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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章中古 時期 

1  尼北隴 景歌 (Nibelungenlied) —— 十 三世紀 

尼 北隴景 gj 是 德國文 學的起 t 是盡人 皆知的 P 裏面冇 時很粗 率的表 現出德 意志民 族傳說 中 
的 神怪人 物侏儒 富人氣 當 時日耳 曼民此 盡力抵 抗外來 的侵也 與蒙古 人等血 戰經心 這 等印象 
成 了這歌 中的描 寫英雄 的原！ I 但描寫 西佛力 (Siegfried)  ％ 則時顯 出神話 式 的人也 
西佛 力之死 

大膽 的戰士 前來向 克林 米爾特 辭肌 他帶好 自己打 獵的 武具及 同伴札 他們就 要過來 因河去 。克 
林米 爾特覺 得沒有 比此更 大的悲 I 

他向他 妻子嘴 上一一 ir 上帝將 許我苒 回來見 你康健 安寧奶 你眼睹 亦可以 同 樣的看 見我 S 你 
可以 在可愛 的家庭 中消也 至於私 是無法 安居队 j 
她以是 復回憶 到 ！ 但懼 怯地 去記值 他 —— 她 對赫根 說 過的語 t 高貴 的女 皇遂 懊悔從 未有 
過生活 的享受 。以 是這個 有 傾城之 貌的婦 九便汸 然 下淚了 。 

m 一 聿中古 時期  一 


德  國文學  二 

她對 戰士心 「且 停止 你的出 I 昨夜我 作了一 個惡篆 兩條 野猪追 趕着仏 在山花 之中花 也變了 
紅 & 我之痛 哭不是 無因私 我恐 怖着以 爲一定 有些人 爲着讎 怨而侵 患队 且留在 這裏豕 大 AO 迫是 

—— 親 愛的妻 h 我 幾日就 會歸氣 在這裏 我自信 沒有人 與我有 I 你的家 庭寧& 無 使我遠 I 現 
在一 切戰士 都在此 ，我 不苒等 候什私 

—— 不西佛 力大九 我眞 是怕走 掉了瓜 我昨 夜作了 一 個惡篆 r 兩 個大山 直打在 你身上 ，我以 是 
就不苒 看見： ^ 如你一 定離開 私我的 哀感是 無窮亂 」 

他 緊抱她 在胸氣 以香吻 去撫慰 這個貞 婦之身 。對她 說了再 會之氣 遂迅 速地走 I 她永久 不見他 
生還 1 

泉水是 無限淸 涼可口 ， 干討俯 首就也 然 後起屯 大膽 的西佛 力同樣 的去也 

但他的 鞠躬是 不利札 原來 _ 挾弓與 劍從遠 處跑屯 並 捉着鐵 氣正 找尋戰 士衣上 的記號 。 

至於 西佛力 大人私 是正 在俯身 飮見 他向十 字架掛 處剌先 登時 血花四 氣並 汚及赫 根 的短衣 Q 戰 
士 從未受 過此種 不光明 的舉動 。 

他把 劍留插 在他心 i 赫根從 未在任 何人之 前逃遁 得如此 之快： ^當 強壯的 覺到 自己之 
重瓜從 泉邊忿 怒而瘋 狂似 的跳此 劍 的長柄 還插 在他肩 i 英雄以 爲 可找到 弓或抓 但赫根 已捷足 


先得了 

傷者 未找到 他的亂 只能從 泉邊取 了楣直 追赫根 ，干 討王 之大臣 終於無 法逃也 

他盡力 的給 了他幾 處致命 I 但 不久砂 石亂氣 使 他的楣 亦壊碎 y0 他 就這樣 的復了  I 

赫根受 傷之也 不能 起丸地 面亦發 見打擊 時的聲 I 如西佛 力有劍 在毛 則赫根 是 必死的 。他 因傷 
勢憤！ i 終於爲 痛所降 I 

他面 色蒼白 1 亦不 能起立 1 身 驅的偉 力巳遠 離了也 死 的症候 巳可在 他顏容 上看此 他 從此遂 
爲美婦 們所痛 悼的- ^ 

克 林米爾 特的丈 夫倒臥 在花中 si 可以看 見傷口 疾流之 t 他開 始詛咒 —— 痛苦強 迫了他 1 
那不光 明地殺 死他的 I 

卜爾 岡王亦 嘆息 他的瓦 重傷 的戰士 化 r 毫無 道理队 這個犯 悲哀之 過的九 他 可享受 世間最 兇 
惡 的詛& 一還是 不犯此 惡爲仏 」 

兇 暴的赫 根齓 「我不 解何以 你 發怨一 ; 現 在什麼 都完兀 我 們的隱 I 我們的 痛 € 現在苒 無人敢 
來侵患 我們了 。我自 己慶幸 銪滅了 此戰么 」 

於 是垂死 的英雄 範「 高貴 的帝氣 你 可以將 我的誠 信給世 上的某 ：人 i 請任我 信託我 的妻子 
於你 慈鮮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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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a  文學  四 

「容 我享受 她是 你姊妹 的榮取 用你 正直的 品行之 誠信去 扶助也 至 於我私 有我父 及 | 切戰士 
永逮 紀念着 I 願以 此煩 擾愛先 」 

他力 竭聲嘶 I 在這 痛苦之 I 他用 破音氣 「你將 從此深 悔此殘 A 且 相信輿 實的正 義所氟 你狃 

擊了 自己！ 4 」 

他的四 週鮮花 ，全 浸在 血泊中 。他 極力 抵抗瓦 但不能 有長久 的抵札 因 爲死的 症候來 得太深 I 歡 
欣而勇 武之戰 士亦是 要死& 

當那些 大人們 看見這 英雄死 1 他 們把他 仰陳在 有金紅 色的楣 I 然後 設法隱 藏赫根 曾受狃 擊 
的事實 

但有很 多人齔 「事 情是 可笑的 。侬們 應該假 飾而確 認即 克林 米爾特 的丈先 是 i 個 人行獵 中途 
爲強 盜所暗 I 當他經 過長林 的時& 」 突羅尼 野的赫 根 I r 我 把屍首 帶到他 故鄕先 詳 情如一 £我 
可不 t 曾把 勃倫那 希爾特 (Brule) 之 心寄藏 着的紙 我以爲 不見得 這事使 她傷仏 J 
當喪禮 完結歌 唱停止 之後， 在人萆 中許多 是痛不 欲生亂 以 是囑咐 摟夫 移棺到 其墓先 那 裏可以 
聽見痛 哭與咒 al 

人 們噪喧 地伴着 棺前一 仏 無論男 女沒有 一個是 快意亂 把他入 土之氮 大家 齊頌浙 禱一亂 和多少 
良善的 牧師參 與這喪 Si 


當西佛 力的妻 子想行 近他的 墓地仏 她 感到無 涯的悲 他們 灑些水 在她身 h 她 的痛苦 是偉大 

0 

的 

當她起 來之氣 1 很 華彩的 。無 數的婦 人在那 裏扶 助她且 嗚咽着 。女 皇齔 r 札西佛 力的臣 t 你的 
情免 應該使 我沽釦 

「在 如許悲 痛之也 應有一 小快齓 容 許我再 瞻仰一 次他美 麗的亂 」 

她靳 禱許 I 聲音 如此其 悽也像 要使棺 木破氣 

人們引 帶女皇 到 死者休 息之氣 她 一雙白 晳之毛 扶起 那高貴 騎士之 頭儘私 以是她 爍孀 之眼血 
淚潸 I 

分離是 可怕亂 人們把 她分開 但她不 會步履 L 只見他 不省人 I 她輕 盈之謳 幾爲傷 威而亡 。 

當這 個大人 殮藏之 i 那一 萆同他 從尼北 隴景同 來的戰 士悉悽 然下淚 。在 西格門 特地方 恐再難 
看 見快慰 之人 L 

克 林米爾 特是在 一日一 夜之內 失了知 見直 到翌 日始醒 。無 論對 她說什 亂她亦 不發見 。西 格門特 
之 王亦冇 同 一的悲 I  (Nibelungenliefl—  Simroch 出版) 

二 瓦爾塔 (walths  von  ds  Volgelweide  116811230) 

笫一卓 中 古時期  五 


ft  ■  文學  六 

關於瓦 爾塔 的生！ ^不大 明瞭只 知道他 是奥國 的貴槪 他 受奥國 佛力突 力公爵 | 世 的保氣 後 
來 曾參與 讅王分 爭德意 志的糾 紛德國 。如 Gleim 及 Uhland,  Tieck 等均都 很喜歡 他的作 口§ 詳 
加硏 t 其 詩綺麗 輕盈 ，不 亞現匕 
1 ■美 麗輿 嬌愛 

我柔麗 的少么 上 帝今日 及永久 充 滿了制 如 我可給 你一個 較好 的敬禮 ，腾將 鞠躬盡 瘁去做  •我還 
有什麽 可向 你說％ 除 了沒有 什麼人 比我更 愛你之 m xf 我 是何等 的哀蒯 

有 些人怪 我何以 唱歌 給這樣 謙遜的 少女聽 。但 他們 沒有想 到什麼 是嬌免 他 們只好 受刑罰 g 嬌 
愛永遠 不會接 近他仏 他們只 會在愛 情中找 尋財富 與姿色 阳什麼 是他們 的愛制 姿色 常與兇 悍比 
肩 而來的 ，所以 沒有人 專尋 姿色剛 嬌 愛會使 心 兒温氣 是以 有了 嬌愛纔 有姿色 。嬌愛 能使婦 人美齓 
至於姿 色是不 可能亂 她不能 使身體 之任何 部分嬌 氣 
我忍 受人的 誹 氣 並 且永遠 去忍貪 你 是儘够 美 麗及富 t 他們 說得好 ，我 保存 着你的 愛情 我將把 
玻璃的 手環當 爲女皇 的金亂 如你 是忠實 ，如 你是有 恆心的 ，我 是終於 愛你的 ，不 要恐 怖有什 麼憂戚 
會 來到但 如你兩 者皆不 I 你永 不會使 我愛： ^何 等不幸 似如這是現實 ^0 11|01客671^|1旦 
2 •往昔 與現在 

嘹 t 我的 巳往到 何處去 P 我的生 命是否 一場夢 S 或 我向來 把現實 看作爲 一個幻 i 我 長睡了 


許久 而自 己愚也 現在我 醒覺了 我不苒 認識 最審熟 之事； i 如 我的毛 故鄕的 地與人 於我都 無限生 
氣 像是人 家給我 讀了一 篇假文 。以前 同遊玩 的侶伴 現在亦 衰老卩 田園荒 i 林木旧 裏假如 不是與 
往 昔般流 t 我 將信我 得到無 涯之傷 I 許多 人遲 疑地向 我行敬 氣 雎是旧 前的舊 g 人們是 到處充 
斥着 傷心象 當我 想到無 數佳日 都消失 1 如同 海水的 一擊而 成永氣 噫 XI …… (0W6  war  sint  ve? 
wundep  alliu  miuiu  far) 

第 二章文 藝復興 

一  十 六世紀 之民歌 

民歌在 文學史 h 無論在 任何時 K 他都很 有影響 i 但是 後來新 產生的 Meistesanger 成了 
貴 族階級 的騎士 詩人民 I 以是這 方面發 展較前 更爲豐 富變化 ，致 有時唱 及瑞士 與奧大 利亞戰 
爭篆 但其重 要原抓 是以發 展人類 之情感 爲歸氣 有 時獵者 或鄕九 有他自 己辗好 的歌心 以供歌 
虬後來 輾轉相 私多 所變遷 。結果 吾人只 尙能認 識其大 I 十六 世紀以 也民歌 (v o kslied) 變爲 
平 猥氣 或沫 爲瓧 交中的 獨有物 ，而不 成其爲 民歌了 。 

1, 譚海捨 

然 則我現 在 可開始 唱譚海 捨與他 的女友 威尼斯 的故事 。譚海 捨是很 好的騎 A 可是 他想看 看世 
第二章 文藝後 典  七 


德園 文學  八 

t 他想到 威尼斯 的 山中先 同時有 其他美 婦在氣 

「 譚 海捨大 L 你 於我是 何等親 氣你應 該想到 i 你曾宣 誓不與 我分離 
威尼 斯夫九 我並未 離開队 1 無時不 掛齒的 ，如 有他人 來引綣 上 帝將助 我復亂 
譚海 捨大九 你現在 是如此 釦你 應該與 我共轧 我將把 我女伴 給你 爲終身 的妻子 。 

如我 捨卻心 頭所戀 而另娶 一女九 我所需 要的 是地獄 中的熊 熊之九 

你時談 說地獄 中之九 但從 未見成 受 I 其 想念我 櫻魟的 隨時微 笑之良 

你的 櫻唇 輿我何 f 牠於我 是毫無 關係！ ^請 辭卻我 I 可愛 的夫九 用其餘 一切嫌 人的名 I 

譚海 i 如你 要我辭 退你是 不能私 留 在此間 I 高貴 的譚海 A 如生 命於你 是寶免 

我的生 命有一 個傷氣 我不 克再氣 辭退我 私可愛 的夫九 容我 離開你 倨傲 的美氣 

譚 海黙 你不能 如此說 ，你沒 有理由 ^° 們到小 房中去 玩高貴 的愛情 之遊戯 。 

你 的愛！ i 使 我恐懼 1 我 心瓸以 氣 M) 威 尼斯夫 AI 髙 貴的可 愛夫九 你是 一個魔 51 
譚 濉大九 你 現在說 些什酌 你何能 這樣詛 咒 和如你 仍留此 地， 你須得 賠償私 
喊 _ 夫九 我不願 I 我 不欲耳 留片 刻於也 % 上帝之 I 純潔 的聖屯 救我離 開此 婦人 …… 」 
他離 開那 I 心頭滿 是痛 苦與懊 i 「 我 將到羅 馬去向 敎皇懺 ^ 

「我 快慰地 行我的 I 上 帝一路 保譲氰 直到 一個名 ggg 的敎 蛊之 ii 或 者他可 救活私 


r  I 敎 1 我親 愛的大 1 我來 吿訴你 我的罪 I 我 犯了久 遠乃 我可以 慢慢的 申說你 il 
r 一 年光！ ^ 我在一 個 婦人威 尼斯之 前過乱 現在 我想 懺悔贖 罪 而得以 追隨上 A 」 

敎皇手 中扶着 一個私 木 質是乾 枯了札 r 你將 如這杖 一  # 氷不苒 I 你永不 會得上 帝的恩 」 
r 當我 只能在 地上再 活一% 我願 懺悔 贖屯而 得上帝 之施亂 」 

他 重復離 開城屯 滿腹悲 I  r 瑪利， 上帝之 見我現 在要離 開你了 。 」 

他重 復的永 久的回 到山上 。 r 我要 去親近 我可愛 的婦人 ，因爲 上帝遺 I 」 
r 譚海也 其容 我歡迎 你的光 i 我好久 懊悔你 的不仏 容我 歡迎仏 我 的大九 我選 你爲我 最親密 
的朋 20 

到了 第三元 那杖子 發了奇 义敎皇 派人 到各處 去找尋 譚海捨 的所在 。他 重復回 到山上 去 他選好 
他溫愛 的女尤 而佑爾 邦敎皇 將永 遠失良 (Tanho—} 

2 •你 防備些 

我知 道有一 少女溫 和而美 I 你 防備削 我 知道有 一少先 溫 和而美 免 她或 者是虛 僞而 諂免 你防 
備 ¥一 你防 備些 而不信 t 她正在 譏笑你 I 

她有 一雙秀 I 楼色的 I 你 防備& 她 不是從 籬後望 你队你 防備卽 i 你防 僱些而 不信此 她 正在譏 
笑你 I 

第一一 章文藝 復典  九 


她將 給你一 個織好 的花冠 你防備 些人將 當你爲 一個瘋 人你 防備 些你防 備些而 不信她 她正在 
譏笑你 I  (Hiitdudich) 

3 •空虛 的期望 

我 知道一 位棕色 的女觚 上帝 喜歡她 而同時 是我剛 用麥草 她會抽 出黃： ^ 

如你 想我把 麥草抽 出黃％ 你要給 我用橡 樹葉剪 兩件紫 色的衣 I 
如你 想我剪 兩件紫 色的橡 樹衣氣 我要 你到來 茵河畔 之可崙 城去取 剪子。 

如你想 我到來 茵河畔 之可崙 城去 拿剪 h 我要你 數天空 燜爍 着的屋 I 
如你 想我數 天空燜 爍的星 氧我要 你給一 架梯兒 上 t  (EHe  Ding) 

4 •聖 乍克 的香客 

誰要 看異鄕 之地札 就 起身跟 我來向 聖乍克 j 他要 預備鞋 子兩雙 盌和碟 I 
他 需要一 頂大帽 及一件 挾皮 的大九 好禦風 與兩！ i 

還要預 備包袱 與手杖 。且要 先期懺 悔贖罪 及寬和 當 我們在 威爾時 (walches) 地丸是 找 不到㉝ 
@ 牧師亂 

或漭可 找到一 位德 國牧師 。但 他能 知道他 的命運 與末日 & 如他死 在威爾 時地丸 他將掩 埋在道 


我們預 備道經 瑞士他 們將歡 迎 我們而 共食我 們有臥 牀有被 窩他們 指導我 們的去 路 
以是 我們往 威爾取 他們於 我們是 兄弟是 陌生人 。我 們需 要在異 鄕生私 我 們紀念 着上帝 聖乍克 

o 

及  Notre*D  am  e 

以是我 們到阿 爾馬惹 地方么 他 們只給 我們以 I 我們 還要爬 i 如他 們給我 們蘋果 或梨子 ，我們 
覺得 比無花 果還好 。 

於是我 們到舍 和耶 地方先 他 們不給 我們酒 或麪也 我們 的包袱 亦空 P 當 一個 兄弟去 會他們 ，只 
帶 回了不 良的新 I 

於是我 們進了  r 堅靈成 」 他們給 我們酒 和麪包 我 們在那 裏闊綽 地生活 I 
於 是在喊 旧 時遇 見五 座大山 ，她們 都知道 我們是 香表 第一 山是名 郞士元 在 那裏經 過的兄 弟’覺 
他 足上生 I 

第二 山是名 謨特 史列斯 幻 聖約氣 「 港足」 的山大 槪是他 的姊椒 她們如 此相 I 在那裏 經過的 
兄 I 他心頭 想着天 I 

第 四山是 名拉凡 I 兄 弟姊妹 們在那 裏迅速 的經過 。第 五山 是名阿 爾特化 >: 就 是 此地埋 了不少 
德 國善人 之子弟 (sankt  Jacob) 

二 舍時 (Hams  Sachs  1494  —  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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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年未 二十卽 會做氣 直做 至八十 一一氣 在 六十年 r£ 他每 年作詩 幾百贲 他好 學不也 凡聖經 
古 書意大 利文如 Boccace,  petrsgue 等作 ‘ 均悉 心硏免 他從 各種歷 史上取 了材料 做成無 
數喜劇 悲劇及 頌詩氣 有 一  Wittenbergische  Nachtigall 是作來 贊美宗 敎改革 及馬丁 路德之 
死 I 他生於 Nuremberg 死 於故鄕 。生平 只有短 時間 離開過 I 他與 大畫家 Diirer 是同 產於這 
個自 由之鄕 。他 一生 如此勸 勉快乱 好科 學及枳 良威 化了不 少少年 的哥氣 當他依 戀十六 世紀之 


學生使 鬼顯身 

學生 (自 語) 那 S 我 且走開 ，我 誠懇地 吿訴一 你兩位 都會懊 悔自己 的傲队 我到 屋內的 牆角中 
藏起來 ，看他 們的動 A 今晚 或明晨 當鄕 人回來 的時仏 我 做一幕 喜劇給 他們氣 以資報 I 
(出 去) 

牧師 (向 鄕婦) 到 關好那 H 庶不致 一 個一個 的乞心 閑進 室內來 。 

鄕婦 你不聽 見那 流氓正 在攉門 ff f 

牧師 那不 算一回 I 現在我 們出些 勇氣去 痛飮狂 呑一也 我兔這 個酒钚 把队 (鄕人 揸門) 但天 
W 誰敢在 你門外 如此瞎 W 
鄕婦 (驚 愕) 寃釦這 是我 的丈史 •我 們怎樣 辦£ 


牧師 大祌！ ； 我 到何處 去藏射 

鄕婦 親愛 的大九 你快溜 到火爐 中知 我去把 酒香腸 和麪包 藏到草 箱裏去 ，今晚 一 俟我丈 夫入睡 
之後 我就來 助你出 I ( 牧師入 藏婦人 開門) 

鄕人 啊％ 何以把 門關得 這樣制 

鄕婦 啊丈先 我所以 如此氣 只 因鄰家 的豕見 終日属 進札 使地 方汚良 但什麽 事今日 從林中 回來 

特別积 

鄕人 你要知 道我們 的不幸 i 我們 的兩根 斧兒 都斷了 ，致 於無 法再奶 所以 只得歸 來且飢 腸轆轆 
了 。至 好翥一 二條香 腸我扣 給我一 塊肥队 昨 日留賸 的容我 飽吃一 I 

鄕 婦香腸 i 可沒有 t 差不 多八日 之前我 們殺過 I 條於 一切腸 子食完 L 現在我 們只好 食完殘 

0 

骨 

鄕人我 聽到門 鈴響了 。看 有誰進 棚裏來 。 

0 婦 (跑 去門 邊) 大槪 是流浪 的學生 g 我快去 申斥也 我不高 興此種 人在也 (鄕 婦想 施濟： i 
但他 轉身向 鄕人) 

學生 晚良 親愛 的伯你 恰好門 檻開氣 所以我 ，窮苦 而流浪 的學生 閬進來 我 求你今 晚寄宿 在你草 
欄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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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婦 (低 語) 是 神鬼差 使他回 來§ 

學生 (自 語) 帶也 老伯取 我亦帶 A 
鄕 人親愛 的學屯 你 用什麼 職業這 樣浪遊 S 

學生 我們的 職業是 從此校 越那私 以 學習魔 術的奥 妙及其 他科氣 如 有人失 了& 我可以 追還原 
此 有人患 了牙& 我只消 將符懸 在他頸 h 對 於傷痕 亦如之 。我們 會預知 未來及 發現寶 t 晚 
間則騎 在山节 上。 

鄕人甚 I  (cui—da) 我聽說 你 們學生 ，可以 使魔 鬼顯身 。 

學生 我可以 喚他使 他 擷也 回答 I 切我們 的問！ ii 而且 他會給 我們以 香腸 麪包㈤ 眞咏 在此 I 室 
t 人環 的中間 。 

鄕 人朋克 世 界上沒 有什麽 使我再 高興的 I 何幸而 得見活 鬼顳身 。 

學生 M I 你只 消看你 的妻子 。 

鄕人不 要詼諧 I 我 的朋九 如你 有本亂 卽給我 們看魔 I 

學生甚 I 如 此事不 會危險 。但假 如我帶 魔鬼進 來後， 你們中 只要說 一句氣 他 就會撕 碎我們 。 

鄕婦 怎傲魔 鬼會嘲 笑我們 i ‘任 魔鬼 在外亂 這是 我的意 t 
鄕 人有什 麼危奶 夜影 四合了 ，帶 他進來 ，朋九 


學生 那末 你兩人 退步式 的出去 上樓我 就來呼 喚 魔鬼當 我大呼 回來你 們可退 步式的 下來以 是 
我把 鬼顳身 。(鄕 人 鄕婦退 步去) 牧師 ，牧師 ，應 該我責 罰你剛 纔的豈 有此理 is 如我 再叫他 
回恭 你就 不得 W 所了 。我 去喊 他回來 。 

牧師 (戰 傈) 阢朋釦 你幹 什酌我 懇求仏 幫助我 逃出去 ，我將 謝你以 十一一 塊金慨 並且你 可在我 
家裏過 t 而有良 好的臥 I 

學生 那丸 給我十 二塊金 t 我就 除卻 你的煩 I 

牧師  ( W 爾) 拿屯 在家我 pr 多給 你一點 。 

學生 那却 牧觚 不要耳 運延力 去除掉 一 切衣裳 如蟲！ 般裸衝 把烟灰 塗得身 上比烏 鴉還軋 快趿 
我玩戲 i 你到草 箱下去 取香腸 麪包和 並把門 D 的獸皮 縷在身 L 當我呼 第三义 魔 鬼出來 
暾你卽 跑出來 ，並 顒顒 作熊％ 你把 麪包酒 香腸放 到棹^ i 我 說走開 時， 你就把 衣捲炻 從後門 
狂氣就 這氣你 快活離 開此地。 

牧師我 盡力爲 L 只求你 妨我早 離此地 。 

學生 (呼 喊) 雨 人退步 式的下 4 什麽 都預 備好叉 (兩人 進來) 我已 把魔鬼 叫來了 。你 們坐必 
須沈趴 一 句話都 不能說 。如你 們要說 氣 須先睪 一私 (他 們坐凡 學 生拔劍 把地劃 l m 私自 
坐 中心) 我第 一叫肊 離開你 的地氣 給我以 酒 香腸麪 包新鮮 亂我第 二次呼 你就可 進圈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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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第三次 呼 I 我不 許你爯 等片挪 到飽裏 來給我 所要的 東 S ♦(魔 鬼進 來駝其 t 跛 1 1 及 
呢喃免 他把酒 麪包香 腸放到 圈內) 魔 I 且停止 你的喧 t 把前後 反覆給 我們副 (魔 鬼循 
圈 而行) 魔也現 在我 們看够 L 速 跳出此 I 從屋棧 遁 t 或 從屋頂 或獸櫊 之天窗 中出先 但 
不許患 人絲氣 (魔 鬼跳出 圈子) 

鄕人我 恐怕到 滿身流 朋尤 速拭去 此軋至 少希望 魔鬼 不苒氣 
學生也 朋免 何以 你這樣 熱 烈的耍 i 

鄕 人我沒 冇想到 魔鬼 是這樣 si 遍 體生毛 不成樣 A 他同 我們 的牧師 I 樣 駝背亦 同他一 樣跛足 。 

是队如 我僅一 人在此 ，我 眞會 喪膽去 聽他呢 喃作聲 。作像 他用牝 猪之牙 從口中 發出聲 I 
鄕紬 至於我 I 眞實的 I 我想 時常在 此地若 魔 鬼而絲 毫不队 
學生所 誠懇 的相衝 去氣 朋尤 如你同 t 我們去 安睡亂 
鄕 人眞的 ，我自 己還怕 魔鬼要 入我夢 t 我沒有 想像 到這 樣可队 

學 生朋屯 事情 不致道 樣精罷 。把 這神符 掛在 你頸 -? 我 許可^ 魔 鬼一定 不再來 你家队 至 少當你 
不出去 A 我 放他走 了他是 慶幸阢 他畏队 比你 畏他 厲害歧  1 
鄕 人怎私 朋見魔 鬼怕我 § 

鄕婦好 I 丈夫 去入 睡亂容 魔鬼 安靜包 他在 地獄坪 伏得久 孓 


鄕人 (掛 符頸昧 ) 我把 這符掛 在頸^ i 我 酬報你 一佛羅 I 希 望永久 可避 去魔躺 晚安我 去罷。 

(他 出去 - 丨 
鄕 婦我何 等張息 我 怕你說 出來％ 我 丈夫就 會殺 I 他恨 他人划 
學生甚 I 婦九 牧師 答應礼 你要給 我五個 佛羅令 ，因 爲我 救他活 也現 在我 等着你 。 

鄕 婦朋免 請候至 明晨必 不失約 。我有 銀在屋 後要亂 晚安我 入睡去 。  I 
學生 (拿 麪包酒 香腸) 酒麪 包香虬 一 槪歸札 我到外 面草堆 上去飽 吃一番 i 什麽 節日。 我如此 
享受良 我坐得 十八個 佛羅先 我比 他們都 受益得 A 我常 I 牧師亂 不是 很容易 得來的 。至於 

鄕氚 是從 丈夫處 盜來的 。鄕人 "S 如我的 符可避 鬼進來 ，他 是無 怨言的 。 

(Der HK ahrende  Schuler  mit  des  Teufel  haunen} 

第 三章十 七世紀 

克林梅 爾嵩省 (orimmelshauseu  162511676) 

克 林梅爾 嚣省 同他 書中 的英雄 一樣 出身很 不明 I 且很久 沒有人 知道他 的名字 I 他 生於三 
十年宗 敎戰爭 的下半 亂年紀 很輕就 從故鄕 Hei 爲強 盜所劫 。他 先是 在各個 軍隊中 當走^ :後 
來 成了宫 良 世亂平 1 他安 頓在恆 興的 「黑林 J 的小 鄕村 I 他遂做 了刑法 A 他 利用空 I 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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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多變的 遭遇寫 了下來 是以 箸作極 t 他最 好的傑 作是名 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1668) 他 
的 作品有 時亦很 不完亂 神話更 寫得糾 紛無氣 但 他的觀 察是 很深亂 而寫 實工作 ，也 是當 時的鳳 
毛麟氮 

三十年 戰爭時 之兵丰 與鄉人 

當這狴 騎兵 跑進我 父親吸 烟的室 I 第 I 件 事是他 們各人 繫好他 們的！ ^以 是各 人想他 們的心 
良 好像要 把全屋 擾亂 與破壤 。有 些人開 始宰殺 牲畜或 烹或丧 ，好 像預備 大宴在 虬另 有幾個 把全屋 
從上至 下的摧 I 卽偏隅 亦所不 A 好像 c o chide 之金棒 就藏在 其中 。另疳 幾個 捲好 一 大包 衣亂 
器皿 ，大 槪預備 在 某處開 一間# 貨店罷 。至於 他不要 的那匙 I 他 把他撕 成細片 。有 些人 把劍兒 在麥草 
或禾 稃上亂 I 好像 因爲不 够猪羊 給他宰 I 有些 則把捧 內的 羽毛卸 A 將肥肉 或醃魚 塞進去 。好像 
以也好 在那襄 睡得 舒暢良 還有些 人去打 碎火爐 或窗 I 表示 世上永 遠只會 有夏天 。他 們敲 破銅具 
把銅塊 帶回 t 他 們把札 見椅 、板 櫈都燒 I 在天井 裏只留 下幾堆 殘塊。 鍋壺之 類悉打 成碎： ^ 他們以 
爲现 在所 要的只 是燒氣 或以爲 在此食 飯只 有一餐 …： 

他 們把縛 緊的農 村僕九 躺在地 L 用一根 木亂 梗塞 在他口 t 並灌他 一 朽 糞£ 此他 們稱爲 瑞典 
飮法也 。他們 還強迫 他帶着 一 羣俘虜 到別一 地方 t 那裏 中有我 父我母 及右秀 I 

他們把 手槍的 石子去 I 代之以 鄕人 的手& 虐待這 些窮氣 好像要 焚燒妖 婦一% 而且有 一個鄕 


人曾被 他投到 灶裏去 然後起 來做火 H 雖然 他沒有 供招什 麽他們 另把一 個人將 其頭用 繩縷 住繩 
端是一 個木亂 用以 揉緊亂 每 揉一先 口鼻 耳方} i 卽有 血流出 。總 L 每個 人都想 出一 個方法 來去磨 
滅鄕 L 每個 鄕人各 有特 殊的刑 私可 是我的 父親， 以 我看夾 〔是 最僥倖 的一個 ，他 笑娓娓 的承認 一切 
至於 他人則 輾轉於 痛苦之 下及以 可怕 的嗟怨 ，還有 一 個原軋 大槪 是一家 之長罷 。他們 把他捆 在火 
邊 的椅子 I 手足 絲毫不 得動彈 ，然 後把溼 鹽擦在 他腳良 縱我們 的老羊 去祗， 使他癢 不可耐 ，幾 致笑 
死。 這 個游也 引得 我忍不 住的免 不 知是了 解其中 形況之 故抑傳 染之也 在這笑 的時艮 我父 親承髋 
一抓 並吿訴 他藏着 的財机 有金子 有珠氬 是 鄕人中 所罕有 的財產 。 

在 這患難 t 我 只得聽 他的‘ 晚間替 他喂一 我到 了馬廐 t 看見 我的僕 人很奇 怪地藏 I 我幾不 
認 識他孔 他以孱 弱的聲 向我齔 「 小子， 快些走 W 不然 他們必 帶你去 i. 你快逃 W 你 會看到 怎樣受 
苦 i」 他苒也 不敢多 說一亂 

在 我們出 林之先 就看見 一 個或十 個鄕九 有些是 荷着亂 有 些是在 掩埋什 麽似的 。有 些銃 卒正行 
向他們 喊氣停 K 停 S 但這些 人放些 鎗 去答： ^看見 來者尙 在下私 就拚命 的逃也 那 些疲倦 的兵屯 
結果 不能捉 得一個 。於是 他們想 發搌埋 藏的東 i 鄕人 留下锄 鏟之類 。是極 容易舉 行的一 inf 兵卒 剛開 
始掘也 便 聽到下 面有- r 札無 腦子 的無朗 礼流釦 你們以 爲上 帝不 會貴 罰你 們的殘 忍與 無信 
仰心 §不 世間還 有一個 忠厚之 人可以 報復你 們的 野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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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怪 L 士 卒們相 顧失 t 手足不 知所氣 有 些人以 爲是电 色 我則以 爲是 做夢乃 官 長仍命 令挖亂 
於是 發現 | 個大！ ^ 深入 地內一 g : 可憐 鬼蹲 在那 I 沒 耳沒鼻 但奄 奄一息 。他 原氣 稍復後 認 識些隊 
中的九 他吿 訴我們 昨日他 們隊中 的幾九 正 在收採 芻故鄕 人忽來 據 去六人 ，在 I 旬鐘以 礼 給他們 
殺了五 亂 因六人 先後排 列着殺 ，幸他 排在最 I 恰好槍 彈只能 穿過五 個人身 ，所以 他還 生人世 ，只是 
耳鼻 爲他割 L 當 他目擊 這種慘 此他向 他們深 深的詛 A 呼 名痛駡 希望他 們中的 I 偭失 了耐心 飲 
他一 個彈子 ，但 結果 不成功 。自這 樣激怒 他們之 氣遂被 裝在桶 裏 活埋地 I 因 爲他如 此熱烈 的求死 
非 如此不 能滿足 I 

他 說目擊 的慘粑 一隊 赤腳的 士卒爬 進森林 4, • 他們 就遇見 我所說 的鄕人 ， 他們就 捉 去五人 ，其餘 
的 死於槍 彈之下 ，當他 們兩隊 互相呼 喊之也 認識了 他們是 一起的 ，以是 聯合氣 新來 的奪了 馬便氣 
其 餘的分 佈給同 A 看鄕人 如何被 虐死 是很有 趣的事 。有 些人初 時氣盛 想卽一 鎗把鄕 人打死 ，但別 
的又 gr: r 不， 我們 應該先 把好好 的法子 收拾他 W 以報復 他們 對待騎 兵們之 I」 有一 個引到 一位未 
虐 待士卒 的鄕人 問他說 「如 果你 必欲否 認上帝 及諸嵩 我就放 到任何 地方去 。 」 鄕人答 覆他齓 他 
1 生不認 識什麼 神與氣 到現 在他沒 有與上 帝親近 I 亦不欲 M 他附 屬之下 。兵 卒以 是送他 一槍可 
惜 沒有命 t 彈兒適 着在一 個鐵板 4 以是 他拔出 刀兒心 r 吁 i •現 在你來 i 我答應 你任你 去何木 
你者 我送 你去地 獄之下 ，因 爲你不 願登天 。」 然後他 一刀砍 他的頭 直到牙 牀之 L 當鄕人 到地之 後。 


兵士  1「喂 氧 我們在 這 個或別 個世心 如何 去報 復這 樣的無 si」 (esabef  erlichSimplicis- 
simu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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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克腦 斯托克 ( M lopstock  1724  —  1803) 

克臘斯 托克是 德國的 大詩人 。俏他 一 牛 V 旭留國 外如瑞 士  ^^從 一七七 五 至一八 c 三年他 
始退隱 故鄕潢 I 他的詩 幾稱釔 阈 家 的詩榮 罐全民 族的。 他的詩 滿 着神祕 與幻亂 熱烈 而生動 ，使 
全身舒 展如 一個苒 沏 者靈活 的騎士 一 t 他做 詩是 很關心 形式的 ，他 同時 給了無 窮的意 想之茲 
源與德 國文 字。 

耶穌 的臨終 

在 高高的 十 字架上 耶稣綁 t 爲夜色 所包⑵ 以殉敎 者之瓜 流出死 者之汗 。大 地 入於渾 I 朋友並 
不比 離棄過 早之朋 友而在 V 前收 A 或人在 貞 節的 印象中 、高 貴的愛 國心之 大理石 之前威 到些偉 
大的配 他 傾向於 神明的 袞亡， 絲毫不 能勤彈 亦沒冇 流此佴 是驟然 的痛苦 激 烈地侵 患他而 这 動 I 
大地就 如此入 於渾驅 ，如此 入於这 潘 ’  G c g o ha 亦同牠 戰慄舡 達十 字架之 I 犧牲 者的傷 痕永遠 
洩出 血之疾 I 當十 字架隱 約於深 黑之！ | 牠同 G c gotha  一 齊戰懐 。夜色 擁了可 怖的転 紗袞 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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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 山廟 堂及仏 耶 路撒冷 。天 仙們 自己亦 看見 了她們 的光輝 瘦了灰 白和黃 昏之景 t 他的 血反照 
I 民衆 站着不 動了睜 着眼向 十字架 。救主 之血可 怕的沫 I 他流 I 他的血 落向 他們落 向他 們的子 
氣 他們想 把面兒 轉亂但 有一種 有威嚴 的恐： ^使他 們終久 朝向 十字架 。 

在將死 者的頰 上 ，還 苒顯出 一次生 的顏色 ，像一 個輕輕 的記見 比記號 還輕似 的逃了 。於是 他永不 
回來了 。頰 兒爲 死降落 1 且是顯 然降落 L 他的 頭爲大 正義之 重而教 下 ，朝向 他的心 I 他用 力擡起 
向若 天各 但終 於再 倒向 心際。 天空在 G o gctha 之四 周下沈 ，如 同葬時 之深梅 ，在死 屍之上 可怖駭 
人沈 I 最黑 的雲伸 長在十 字架上 ，伸 張地下 I  一 個莊嚴 的靜寂 ，落在 這雲中 ，生 物自己 亦駭氣 俄而 
如思 想之迅 氣他 不見了 。並不 見有沈 悶的 聲音 來報知 ，或 一偭 吼聲 慢慢 鬧着撒 破大地 。死者 之骨骼 
戰慄孓 廟 I 及 直震動 到十字 架之巔 。他 是暴風 雨之使 者 。暴 風雨來 了在柏 樹上發 光並把 他吹倒 L 
牠 並在倨 傲的耶 路撒冷 之鏟樓 上發光 ，牠 們以 是戰！ i 他是雷 鼉 的使 I 死海 中閃籮 得可： ^ 於是水 
兒 高升起 了浮先 大地及 天空亦 繼之震 I 

耶穌張 着死眼 ，向 着天 空大聲 一 % —— 不 是臨死 者之氣 是大 神的聲 氣因爲 他奇異 巳完 結的生 
私而 容納這 個居間 人之死 —— 他呼勤 r 上免上 帝何以 你 抛棄了 和」 以是天 兒在這 神秘 之前蒙 
菁臉 。急 促的 ，最 後一免 人類 的知覺 重回到 他身么 他疾呼 氣 r 我 口渴」 狂 呼飮％ 面色蒼 I 戰傈流 
血並酽 「天父 在你手 中我安 置我的 靈魂」 反 「中 間的 上帝其 憐惘我 W 一 切都 完成了 ❶」 他俯首 


長逝 (Der  Messis) 

二 萊辛 ( p H Lessing  1729 1 17 00 1) 

萊辛早 年曾入 賴比錫 (Leipzig) 及柏 林大學 。 一 生努力 於戲劇 和批評 ，他 對於 當時的 戲劇家 
都。 模倣 ^^很 不以 爲氣 所以他 主張以 日常生 活底事 物爲主 ，至 於劇 中主 人或英 t 都是 平常人 
物。 此層 很似 後來的 自然主 義底表 I 他的戲 劇批 評影壤 當時文 藝界固 然很九 但他在 文學上 的 
成良 則更 偉大了 。德 國國 民文學 至克臘 斯托克 rKlopstork) 而創立 ，更一 到萊辛 便完成 1 他的 
主要 著作是 沙拉森 朱小姐  (Miss  Sasa  sampscn, s inna  von w arnhelm, H miiia  Galotti,  Nat- 
hander  Weil) 幾亂 Minna  v§  Baruh o m 爲德國 最初之 國民劇 是據當 時實事 辐寫& 
萊辛 還著有 「 勞貢論 」 (Laocoon)  一亂批 評希臘 雕 刻藝氣 爲後世 美學中 極其有 關係之 t 此 
外尙有 「_的 戲劇家 J  一 刊队是 對於當 時戲劇 的批評 亦極其 重要亂 萊 辛富於 熱烈 的情良 而 
且忠 實地毫 不客氣 與疑仏 和同時 代的假 文人學 者筆戰 。他 早年 深受唯 知主義 (Rationalisme) 
的影篆 晚 年思想 更成乳 而宗 敎問題 ’尤缳 致硏釔 故對 於過於 迷信氣 攻擊 更不 遺餘力 。 

詩人 與批評 

許久以 來， 好些冇 心人懷 着嘗試 的念亂 看看在 _舞臺1 除了現 在戯院 主人主 持之爪 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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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創迫 出更好 的東西 ，我 不知 道何以 人們 竟想及 私以爲 我能對 此項事 I 負擔 得起 —— 我 覺得我 
在 l 會中， 是閑散 亦 無人願 安说私 因 氣無疑 I 是沒 有一人 是知道 我的才 I 除了 這些友 朋之外 j 
—舡 到現在 ，一 切職氣 在我過 去的生 涯中， 我覺得 都 無所见 無一 秫職 I 是我 自己 去要 求或 招請： i 
但是 我更 非退肌 對於特 別的選 A 我自信 是可以 擔 負的事 。 

我 n 否预 備在 漢堡戯 院底 成功下 去合£ 這個答 覆 ^ : 當 然容易 做到亂 但我唯 一 的懷疑 ^ . 我是 
否能綱 要 從何種 態 I 我 才能够 更有 所成船 
我 a 非演 a 亦 不是詩 I 

眞亂 人們冇 時給 我榮巻 說我 I 詩人。 然而 人們因 否 錯了私 所以把 我# 錯 I 人 們不應 把我筲 試 
的幾種 戲劇 批評’ 而 得到這 樣一個 高明 的結論 。執 筆在手 ，調 句顏色 ， 並不就 是鲞免 我的最 初一些 批 
氣是在 一 個年紀 ，正人 們隨意 玩赏若 才能之 喜悅和 練習寫 作的時 候寫的 。至於 後來的 批評呢 ，是可 
以原宥 亂這 我是承 認的 ，我應 該唯一 地批評 。我不 覺着在 我冇純 粹力量 底活動 泉源如 日之出 ，由此 
純粹力 量發射 出 如此豐 I 如 此強乳 如 此純潔 底光私 我須 要投我 一切於 使我強 固之大 機關和 
Tuyau 之中。 我 將窮闲 私飢寒 A 而 a 極其短 視矜’ 如果 我沒有 謙 虛地假 得 着別人 底財^ J 別人底 
火焰使 我溫 1以 及 藝術底 眼鏡使 我的 視覺史 爲聰明 。所以 我時 常糊飨 改 氣仏當 我看見 或聽朽 對 
於 批評之 反對攻 I 人們的 成見以 爲批 評常使 原始隱 約 不可見 ，佴 我^1负 由批 評能够 得到幾 柯近 


乎 原始的 東西 。我是 一 個殘廢 的不能 在謗書 之牆也 扶杖而 行之人  ♦ 

但沾 無疑队 如 m 拐杖能 助殘廢 者便 由此至 彼而私 然杖 的自身 不能自 行而成 一健行 i 這在批 
評 亦一忠 如我有 這轼助 ，或能 製出幾 樣 較好的 東西氣 如我這 樣才能 而無杖 的人 ，這 在我需 要許多 
時見 在別的 事情中 亦應是 需要很 自由队 不致爲 不願意 底散心 所中 I 而 且在我 一切的 著作中 有 
極需要 着精神 之表乳 更 需要在 一切觀 察之牝 能每進 一 t 回 頭靜心 地檢亂 這一切 觀察就 是性格 
與熱仏 亦是應 與時更 新一個 劇務指 導者所 應有的 。這 樣我在 世界上 是 最不適 宜者孓 

最氣 人們想 利用私 因我恰 好似這 樣一個 遲鈍的 合作者 ，正 如我 的屈撓 而懶惰 的友人 們 j 氣 而 
想到 批評。 這是 爲什麼 有這個 刊物思 想產生 底緣故 。 …… 

這些隨 筆雜作 應該是 什麼# 我 在通吿 裏已經 解釋 P 牠們眞 將到何 等田地 ，我 的讀 者們 將來都 
知迓的 。牠們 並不是 完全如 我所氣 好 似有些 不相同 的東瓦 但並沒 有醜惡 的事私 我 I 
r 應該 每一步 •隨 同着 藝氣 無論詩 人的或 演員的 都一泰 在這戲 幕中去 I」 

我的戲 目從第 二後半 段排氣 我或覺 着厭倦 。我 們有演 nsi 但 是我們 缺乏演 員的蘸 術。 如往诗 有過 
這樣 的藝術 ，我們 現在是 沒有 y. 這 種藝術 是失卻 乃應 重新努 力發見 這個問 I 在現 時各種 爭論牝 
廣泛 的流行 I 然而各 種特別 的規此 各人 所知道 的 ，構 成了 光明而 正確底 方法， 這 樣可以 允許 着判 
斷演員 在某 一個特 殊光景 裏所應 得的譴 貴和 躜卽這 些特 別的規 氣 我此刻 僅知其 一  一 〖由此 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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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演 蕤之 討論材 料好似 時常漂 流和棰 其可辯 駁似的 ，而且 毫沒有 奇怪忠 演員僅 有職業 之技巧 
與熟氣 因此 不論如 何去抗 i 辯譲自 1一5 他們從 不自以 爲大受 躜揚乃 以爲總 給 人家大 加批評 ，那我 
眞不 知道應 怎樣奶 而且 他們時 常不明 白人們 將讚揚 或批評 他們呢 。此 外許久 以來 人們已 注意到 
關 於批評 給與蕤 人的 威受性 這事么 以 爲如也 就會失 卻減 少他們 演劇藝 術的富 t 明晰和 眞確也 
這 樣已够 我自己 爲 自身之 抱歉無 I 

然而 我的允 許之第 一部剛 …… 如羣 衆問象 人們 所得到 的是什 膨當 嘲笑地 自答春 「毫 1 」 以 
是我 向我自 己問尸 「羣 衆所得 到的是 什耐」 一 樣是毫 i 我將怎 i 毫 i 不 過就是 一些壊 東西等 
於毫 無罷了 。不能 滿意使 事業得 到潤氣 而且 對於我 不能使 我自然 地去發 展 I 呵’這 種直率 的思亂 
想 去給德 國國民 一 個國 民戲劇 的完 成， 當我們 德國九 還不 是成爲 一個國 家的時 i 我不說 及政治 
底紐氣 但 說及倫 理之性 質罷了 。人們 幾乎同 樣說應 該共立 一個國 I 我們差 不多時 常是對 於一切 
外國的 判斷氣 尤其 是爲人 們從來 讚賞不 巳之法 國的東 i 這裏 1 切 由來因 河彼岸 而來的 ， 都是美 
I 可免耀 CT> r 的東西 。我 們情 既與其 我們的 耳目受 到反抗 的剌亂 誠不如 忠實地 去評判 爲 A 我 
們 更情願 ， 與 〈4 取沈 悶代以 喜私厚 顏代以 雅氣矯 作代以 眞 誠表私 音調 之喧嘩 代之以 氣嘈 雜代之 
以音鼠 誠不如 懷疑這 世界最 高貴而 最可免 爲世 界第一 之民取 如 他們自 己所惯 稱 的民取 應該接 
受一個 所謂一 切俱氣 美、 至上而 純正的 自然趨 勢爲更 t 


但這 共同 觀點如 此須要 重環複 ^ 而一個 直接達 到目的 的方知 更 容易使 人興奢 t 所以 我只好 
暫止 於此孓 

Hamburgische  Dramaturyie  ( 漢 堡的戲 劇家 一七 六八) 


三歌德 ( Q sthe  174911832) 

在十 八世紀 後半部 德國發 生 了一種 異常猛 烈的 知識運 I 後世文 皋史 家稱爲 : Sturm  und 
Drang: ( 其義爲 「狂 風暴 I  j 是 Klinger 在一七 七六 年作的 I 本戲 劇之 A 後 來借以 標 
示當 時之新 興運動 的) 時化 此新運 I 是對 於生活 及文學 上一切 底習良 傳 統思想 、制度 作一極 
熱烈 之反札 要 求自然 、自由 、天 t 而躜 美佾緖 輿本能 。故 他們以 爲醴 敎制度 都是縛 束個性 自由發 
展亂 因之想 打破一 抓尊 重獨創 的精也 與盧梭 「返於 自然」 (Ketour  a  la  lure) 的呼篆 同 
1 意味 。此 新思潮 ，遂 產生徳 國的浪 漫主義 新運動 。歌德 與西拉 (Schiller) 同在這 「狂 風暴雨 J 
的時 代產屯 這兩 大文氣 後世人 時相並 j 而尤於 歌德之 卓絕天 A 不獨造 成了德 國文學 的黃金 
時化 其給與 後世世 界文學 上的影 響尤大 。歌 德生於 一貴 族之 氣其父 爲當時 著名法 律學氰 故瞅 
德早年 在來比 锡大 乳攻 習法屯 是 遵父命 而行的 。可 是他 的天性 不適硏 究法各 而喜於 探 求人生 
與自 然之現 紇更 喜硏 究古 代藝術 ， 北 方傳氣 莎 士比亞 之戲曲 ，於是 對於文 举烕到 無上興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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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自萊 辛發表 「 論 」 队歌德 受此書 的影氣 於美與 其 之嚮私 巳盡 力不％ 在 後遇當 代大思 
想家赫 t 偉 大之天 A 便如 花之勃 t  一七七 三 年發表 處女作 G—  v§  Berlichinge’u 這是 

1 本五幕 的悲亂 亦 「狂 風暴雨 j 時代之 一 部代 表作品 。歌 德遂爲 一般 人所賞 氣 次年 「靑 年雖 
啦之煩 悶」 (Die  Leiden  desJungen  werthers)3i 便 | 灌 而成偉 大文豪 1這 是 | 本簡 體抒情 

的小氣 情 節纏綿 而悲良 文 字瑩淸 而瑰亂 此 書一扎 全陬 競氣 而害 中主人 翁之服 良更爲 時人爭 
倣。 「 靑年維 特之煩 悶 」 其內 容大要 極其單 I 靑年 ^ 因失 戀於一 艶麗之 女船終 至自殺 。後來 
竟 有許多 靑年讀 了此表 企圖 與實行 自殺的 ，可 見其影 春之深 輿大孓 歌應成 「靑年 維特之 煩悶」 
j 年僅 念五氣 此後 其友歪 瑪 (Weimar) 大公願 作其終 身愛譲 t 故歌 德一生 更可從 容於文 
學 事業了 。除此 小說爪 尙有 著名的 「 威廉寶 斯 塔之修 學時代 J.  (Wilhelm 日—r  Lehrjah35 
戯劇 則有  Tphigenie  in  Tauris,  Torguato  Tasso,  Egmont  偉大的 史詩爲  Hermann  unst 
Dorthea 暮年 所作之 「詩 與眞 理」 (Dichtung  undTvahrheit) 爲他的 自敍亂 硏究歌 德氣都 
不 可不！ i 然而 _  一生最 大傑作 ，有 千古不 朽之價 値者當 然是他 的歌劇 「 浮士德 」 (Faust) 
了。 這書共 二 I 第一卷 於一八 o 八年 3i 第 二卷則 爲一八 三一 ，在第 I 卷 未出之 卅年礼 已經着 A 
其初 氣 後人別 名之爲 urfauBt; 蓋 歌德之 成此良 前後五 十八年 直至死 時尤傾 全力而 完成其 
大 A 而謂 盡畢生 之力而 赴之了 。 Fa— 爲 中古時 代德國 傳說中 之英也 因求 無上智 慧之九 不 


惜把 靈魂賣 與魔鬼 米西斯 托夫 (MeplopTies}。 此傳 I 當時仍 極盛仏 歌德以 此爲： | 經偉 
大之手 略竟完 全改觀 孓 第 一卷主 人翁！ 徳爲魔 鬼引； i 使沈 醉現 I 排 斥理亂 所以用 了種種 
方法牵 引浮士 德墮落 P 第二卷 便與第 一 卷大 異其旨 紙浮士 德被魔 皂帶往 「大 的世界 J 去遊歷 
上至古 代希配 文藝 復興時 ％ 下至當 代德國 之文也 都 親身經 瓜然 這些現 實世界 底快旣 不能得 
到滿足 ，終 於走 到理 想世界 中的天 i 尋求笮 •腦之 滿足了 。全 篇要旨 不外是 理想對 於現實 的勝札 
靈對於 肉勝礼 至於全 劇思 想表现 之偉九 奄不愧 爲世界 的 大傑屯 與荷馬 之依刺 乱但 底之神 池， 
莎 士比亞 之哈孟 德 W 爲世界 莴 古不朽 之大 作哩。 

1 •歐 連之王 

是誰 於此淸 風深也 如 此延擱 旅您這 L. 老父與 弱 A 他緊抱 於懷^ 俾得溫 暖而遠 避夜仏 
r 我底 L 爲什 麽如此 疑懼 隱蔽荇 你的而 m  I 夂 ％ 你不 見歐連 之 L 和 他的皇 冕輿 金杖耐 I 
—什 麼都沒 t 我的 ^ 這不 過是夜 氣之瀰 漫罷。 J 

r 表可 愛的孩 h 同我來 …… 一 切美麗 的游此 我們同 玩治 在淸 流之％ 有着 許多奇 花異氧 而 t 
在我母 親家象 更 有無數 繡金衣  <4 …… 」 

r 父呵， 父呵， 你沒聽 H 歐連 之王喁 喁地运 樣允許 我 &  I 靜寂& 兒 子， 靜寂勤 這 只是淸 風於枯 
葉 深處嗚 着颯 m 之聲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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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 而小队 同 我來剛 我的 女兒 們等 候着如她 們於深 夜舞亂 我的女 兒£ 她們 將媚撫 I 和你 
1 同歌唱 與游氣 j —— 

「 父呵， 父呵， 你沒看 見歐連 之王底 女兒！ g 在那也 蔭 影深處 j I 我的兒 ，我 看見 了你想 說的… 
…我看 見了祜 老楊 撕一 片紫記 」 

—— r  W 我愛仏 媾小 的孩刊 你的柔 軀使 我媚淼 好好地 同我來 ，不 然呵 ，我 將強迫 地提之 遠走。 」 


「 父 i •父 i •他 緊抱我 L 他弄 飭我一 ^這 歐連之 a  J 

老 父戰僳 而急行 t 緊抱 窒息煩 苦之兒 於懊牝 終於蔽 止故居 …… 於是 孩子在 他的懊 裏長 I 

(Isrllkonig) 

2 •詩人 

「 我 聽見些 什氩在 那邊 門咐是 誰在吊 橋高奶 1 得 這歌聲 接近我 們徘徊 於此鉅 I 」 王說着 。一 
個侍臣 跑出知 侍臣！ ^ 王 便高喊 應召老 者前劇 」 

「萬氣 高貴的 君 I 萬氣 美貴 的王奶 這裏我 看見開 明蒼兄 屋 光華姬 誰能說 出他們 之大沿 然 私 
在 此鉅見 充滿肴 華富 與峨 氣其 緊闔氣 我的 i 這不是 驚賞的 時候呵 。 」 

詩人 於是緊 闔兩眼 ，他的 雄壯歌 I …… 勇士 們睜目 ，王妃 低其溫 柔之視 &王 高興# J 命 侍臣以 黃 


金之 鍊賞賜 詩人之 d 才 

r 一 條金鍊 給我剛 其給 於你的 勇士扎 因 他們擊 敗敵人 之刀齡 其給 這珍 贵之 重荷於 你的賢 I 
使 日益富 t 

r 我歌唱 I 私如小 鳥之在 枝頭歌 唱一衛 悲 惻歌乳 離 唇遠屯 這是 我的酬 斯然私 我將大 膽向你 
請牝 僅是！ 個請牝 其傾 酒於絕 美之爪 一個純 金之杯 中。」 

唇接近 着金钚 而飮着 「呵 ，淸 純而冰 涼之佳 i 如 此贈軋 在 王殿氣 不 値什免 這眞快 _ 然而， 在幸 
福 t 其 想及和 …… 你其謝 謝上帝 之恩毛 如我 多謝你 賜我以 此杯 之佳亂 」 

3 •杜 蓮之王 

他是一 個杜 蓮之 I 當 他的女 友於臨 逝之％ 得着 一 個金钚 之贈見 於是 他至長 眠於邱 墓之； 依 
舊忠 實而愛 I 

這金钚 從未 與王分 漱每食 必队而 4 當其每 一次飮 着此钚 仏 兩眼遂 流着鼠 

當王烕 着最終 之時快 要到孓 於 是計算 着他所 有的城 t 所有的 寶氣一 切遺給 於他的 繼統氣 然 
而 他始終 保着他 的愛杯 。在四 圍臨海 之皇良 一個古 色古香 的鉅殿 t 王端 坐於寶 位之上 ，羣 臣環繞 
旁屯 接秦 王起立 傾飮此 最後聖 潔之吣 旧是擲 之於 海嘯狂 濤之收 王 靜視钚 之堕落 。沈氣 消亂 忽然 
兩 目緊閉 . 自此以 也 王再不 飮點滴 JJ (Der  Kouig  in  Th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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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靑 年維 特之烦 悶 
十 一 月念 | 日 

她沒看 I 她沒威 到 她預備 着毒藥 使我亡 1 她及 和而私 以 全付偸 快之心 t 傾飮 她使我 將喪亡 
之佳 I 爲什麼 她時 常這樣 溫柔地 注視我 …… 時 H 肸不時 t 然而有 時是這 樣罷了 。爲 什麼 她這 
樣 地殷氣 使我的 感情得 着無意 的印妒 爲 什麼在 她的額 際表示 對我冷 薄之怜 £ 

昨 元 常我 臨走％ 她執若 我的手 而且泰 再會 1 親愛的 Mi —— 親 愛的維 剧 •這是 她第 一 次叫我 
的 「親 愛的 」呵， 而记親 密之呼 紅違之 我骨 私我 曾把道 反覆 地百遍 念氣在 昨天晚 L 當 我臨睡 
的時仏 我 獨自語 I 忽然我 jv: 晚先親 愛的 於是 我不能 G 禁地 笑了。 

她的把 I 她的 ml 和 她給我 的好良 一切使 我如火 焰底靈 魂的最 後痛見 誠 t 

舉 起簾蛟 使集 於一亂 就是 這樣罷 y I 然爲什 麽我竟 如此疑 遲而 震動勤 是 否因爲 不曉得 後來怎 
S 是 否因爲 恐不再 i 是呵 ，因爲 在我們 精神之 本質中 ，時 常懐 疑設想 這擾亂 和黑暗 ，使我 們從不 能 
確切 知道的 。 

我的 決定至 此完了 。綠氣 我將 長逝了 ，我這 樣寫給 你毫無 浪漫的 熱私 然而是 冷肅也 當日 之早晨 
我沿後 一 次見你 的時見 當你 讀這私 我的^ ^冷 肅已彌 降籠罩 着僵直 之遺！ i 不幸 在他的 生命之 
最後仍 不知亂 I 切最 溫柔的 是和你 會晤剛 我經過 一 個可怖 的長屯 而且 —— r I •是 妒 I  一個多 


恩的長 I 這是也 使我 的解決 能決 釔我 希望死 i. 昨天從 你身邊 走卻 之也在 我靈魂 深處恐 怖反抗 
的時 t 這其間 一 切一切 壓抑着 我的心 民 而 L 在你之 I 我的 失望 之生活 與空虛 之偸快 的思也 竟 
使我飽 受冷酷 —— 我 僅能拽 步而入 我的！ ^此外 我只有 跪胤呵 ，我 的上制 你允 許我以 酸辛 絕淚爲 
我最後 之安慰 prj •整 千萬 之計亂 希乳 強烈而 盤環着 我的心 t 終於她 是現良 堅決虬 一抓最 瓜唯一 
⑷思如 我希望 把 —— 我睡乃 在早良 從醒 後之 柔温收 她 依舊是 堅決也 強烈 震搣着 我心氟 我希望 
汩這 不是絕 乳 這 是完成 了痛苦 之確實 與爲你 的犧牲 。剛 綠氣 爲什麼 我 對於這 默默無 15 我 們三人 
之中 有一個 應該放 卻遠先 然而我 願這就 是我制 呵 。我 的女祀 在這欲 碎之心 良時常 起着殘 酷念頭 
…… 殺卻你 的丈夫 …… 制 …… 和 …… ％ 或者就 如此制 當你初 夏良屯 登彼 高岡％ 其想 念及 礼如 
我登 臨邱谷 想念及 你一軋 其 t 其瞻望 我之堺 墓在彼 墳叢之 良那氣 夕 陽殘亂 輕 風顗動 枝 頭之處 。 
—— 起抓 我很 平靜氣 然而 現在呵 ，我 痛哭如 幼孩一 ^因爲 我感覺 到一切 俱活潑 地 環圍舂 氣 
十 一點以 後  丨 
一切 環圍我 的是如 此其靜 氣而我 的心蔞 是如此 的平糾 多謝 我 的上氣 於此最 後片亂 給我以 
興眘 與勇氣 。 

我靠 近脔也 我 的女尤 我仍 得窺着 無窮蒼 天之屋 辰從輕 雲中迅 速而過 。不 是亂 你當 不誤會 。大砷 
Eternel 將擒你 於彼 心靈之 t 與搛 我一  我看 見薩利 綠 (chariot) 大星 之輪氣 這在 我是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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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星座 更覺可 I 當 黃昏氣 我 離卻仏 從你 屋前門 邊走 4 她是面 向着我 。我是 何等沈 醉地向 她凝視 
叩 •而且 我是常 常如也 其 給我以 象氣我 現在幸 蹰的神 聖標闲 而 且還割 …… 呵， 我有什 麽是想 
不 到你咖 你 其不隱 瞞着和 我 是否有 如孩氣 馥 斷與不 知足之 貪氣 除你 之爪 我底神 聖的 ，更 有着其 

親愛 的意中 人之釦 我把她 傳給你 ，當 我將 她歸還 與你晚 並求 你尊敬 I 我 曾經吻 她千遍 ，敬 
禮無 t 當我出 門或歸 來之時 。 

在小紙 上面我 請求你 父保護 我的遺 t 在公 墳之扎 有個二 千 菩提氣 在其 也荒地 傍 之一氣 那見 

我熱 望着長 I 他將 願意爲 他的友 人照這 樣地去 I 並懇 你將此 意轉達 。我不 願在一 個虔敬 基督敎 

徒之前 請求放 置其遺 軀於 我的這 樣可哀 憐者之 I 

你看， 1 我毫 不戰 慄握此 冰冷之 I 而且 駭人咏 我 傾飮死 之甘也 這是^ 扶着私 使我不 致振揉 。 

一 如一如 這 是現實 了我底 生活之 一切祝 戴 一 切希鈀 是何 等淸冷 i •死 神是 何等艱 辛來叩 此鋇門 
i  • 

呵 

J: I 我 何幸爲 你而瓜 綠削 爲你 而忠劐 我願勇 壯而瓜 我願狂 欣而瓜 如我能 給與你 生之安 靜與温 
和。 然一 i 吁 i 他不過 僅給與 了少數 高貴的 靈魂來 爲她流 I 由 他的逝 滅使朋 友們得 到一個 更加百 
倍美滿 的新生 i 


在這些 服钸裏 _ 是 我想作 隨葬之 物的你 曾染指 牠們現 在變成 聖潔了 這我一 樣地請 求你父 
我的 靈魂將 徘徊桐 棺之上 。我不 願他人 搜尋衣 g0 适 慘白玫 瑰之心 ，曾 在你胸 旧、 也當 我第一 次看見 

之羣圍 繞着私 呵， 我是何 等留戀 着你呵 ，自 初次 會面以 氣 更不能 離開你 i. —— 這 玫瑰之  >5 應與我 
同. 因 你於生 日時曾 給了和 我是何 等地選 擇這一  W —— 吁谢我 不想及 這路途 能引我 一 直到此 
…… 其 靜寂基 我 請求你 ’其 靜寂削 I 

他們是 擔認了 —— 午 夜之鐘 巳勒 I 钔走龆 I 畠氣 綠氟 從茲 永別； ：：從 茲永別 p; 

靑 年維特 之煩悶 ( w ie  Leiden  Jungea  werthera) 


四西拉 (Schiller  175911 00 05) 

說及歌 i 就會想 到他的 同時代 的好友 偉大文 豪西： ^這 在稍 知世界 文學的 A 無不會 有這感 
覺亂 然歌 德生於 富氣終 身享其 繁富 之幸風 至於 西拉則 其生涯 與環氣 大相 逕庭了 。西 拉於 一七 
五九 生於暍 伯 (sarbach)， 其 父爲維 _  (wurtemberg) 大公 之園丁 ，幼 年在 維登堡 大公保 
護之氕 攻 習醫學 P 念 歲時爲 憲兵團 的醫良 但西拉 毫不威 到畏學 的興致 ，而 於文 學戯氣 哲見 極其 
有 I 尤喜讀 歌德之 「 靑年 一一 之煩亂 」 ⑪克臘 斯 托克^ | 「姆 西亞」 (Der  Measia}。 於 是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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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羡 他們之 氣試作 「 盜賊」 (seRauber)  一抓卽 於曼諧 (Mannheim) 劇院公 I 博得 觀衆 
熱烈歡 I 德國文 壇亦因 之而受 重大影 篆西 拉立卽 成了大 名， 不料 維登堡 大公大 不爲氣 警吿西 

■  -  I.  1  - - - - -  I  ■ ■ ■ 

亂 如不輟 作戲亂 將不保 t 西拉 憤而也 然 仍留曼 氣繼績 於戲劇 之創％ 同 時並致 力於氣 他的詩 
充滿 着雄壯 的光見 與音調 的嬌亂 淸新 的天眞 。在 德國 是最爲 人所誦 着如歌 德之詩 一樣。 「盜賊 J 
亦爲 「狂風 暴雨」 時代之 一部大 I 全 篇要旨 是主 張自由 與情緖 之解良 反 對因襲 之束成 劇中 
主人翁 陣亂因 主暴力 改良社 A 殺 妻與胞 1 終 致覺仏 自請访 廳 處罰以 重刑 來自 贖罪一 si 除此以 
外 尙有： Kabale  and  Liebe,-'  :Fie§/:60n  Karlos- 俱 可代表 「狂風 暴雨」 時代 之精也 

其餘抓 

ean: 和他 的晚年 及最後 傑作： Wilhelm  TelvI*Demetrius." 都是不 朽的大 l 西 拉於四 

十五歲 時患沈 重之 傷寒症 ，然 毫不 因此以 隕其氣 m 生奢翮 t 晚 年至歪 瑪與歌 德訂免 暢敍平 A 
異常欣 i 成爲® 一文學 史上一 段佳 I 西拉死 I 歌德痛 哭無氣 且 不願聽 他人說 及西拉 之名％ 
可見其 一及 痛之深 一 毛不 獨對於 德國戲 鼠冇 大貢氣 卽全歐 劇 A 亦 深受他 的影氣 西拉除 
文學 作品爪 尙冇關 於歷史 學及美 學著仏 俱 極有也 美學 上有所 謂游戲 本能！ j 卽 西拉所 首創的 。 

1, 理想 

你想與 你之沿 存幻亂 你之酸 辛與快 落不 忠實地 就離 開我献 一切不 能阻止 你之逃 il 呵， 我的黃 


金靑春 之時似 這是 徒然的 去回 想你了 …… 你何緊 急地疾 I 你 的海先 投於大 海之叫 
他們 是慘白 I 這喜 悅之 陽光往 昔曾照 耀吾仏 這夢想 是消沈 L 雖 往昔曾 充滿我 的心靈 的空亂 
我更不 相信玄 1 能供 我的夢 寐如此 其美麗 與神配 眞 實的冰 冷已給 玄想以 死 i 

如非馬 利安" (pyBalio p 1  # 在 他延燒 的 熱望中 ，吻 抱雪 冷之大 理石像 ，直 至將 情感與 生命都 
與 牠流通 I 我窮迫 自氣以 我靑年 之火乳 俾詩人 的我的 靈魂典 眘着。 

而 L 當公贈 我情熱 之 火焰時 ，她 於是回 我應聲 ，還 我撫免 明 悉吾心 之顫齔 樹林、 玫瑰、 一切給 了我 
以生 命之 誕毛 溪流 潺潺如 淸歌之 姨氣我 的隱痛 是給了  一切冷 肅的動 物之生 存。 

於！ ^盤 世界壓 着我 的小亂 急劇 地以 動作、 談話、 意 t 高歌 在日間 顯示着 …… 這世界 之於私 是何 
等偉九 縱 使如鲜 花之在 樹芽隱 着。 私願此 花長制 從往 昔雖覺 她是微 賤而卑 i 

在生活 I 何其猛 I 這少屯 天眞 而直氣 他 的美夢 是幸鼠 自由帶 着疑氣 希望插 翼上无 這 並不是 
全因崇 高 與遠私 雖插翼 亦難從 飛過剛 

這様 美滿 的旅£ 從 無障礙 阻止氣 在他 的輕車 四軋何 等可愛 之羣衆 環繞到 情愛 與她的 温柔之 
恩！ £ 加金冕 之幸福 ，光 榮之額 際羣屋 閃耀而 眞理赤 裸地如 日之光 I 

然一 i 吁喲在 旅 途之扎 他失 卻背信 之旅把 而且， 前績後 亂都離 他遠起 平庸 之幸福 失卻乃 求知的 
飢渴 更不能 減先而 懷疑的 黑私 代之以 眞 理的意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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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見了在 平庸者 額上的 ，榮 耀之神 聖凱衝 情 愛隨着 陽春而 i 我的 旅免前 程只得 見其靜 寂與荒 
撕希 氣其屏 給 與些少 之曙光 。  . 

一切 這些的 喧雜過 去之中 ，雖 有那 兩種砷 德是 爲我而 忠實％ 將他們 之安慰 能使我 不自㉟ 伴我 
到最後 之歸奶 …… 這是 I 溫愛 的友氣 你 的手療 好傷抝 I 與我平 分了生 命的擔 II 我曾 經從早 
年起就 尋求而 終以尋 到的你 。 

這是 你一氣 恩惠 的硏也 你消 散了心 靈之狂 風暴 私 你雖然 艱難 去創氮 然而 永遠不 致崩毀 ，你於 
粒 粒沙仏 堆積 於永遠 偉大建 築之上 ，然 而有 誰知道 逃出衣 日 、時 刻之艱 難時軺 
2 •大地 之分給 

「其 取此世 I」 一 天 朱比德 (Jupiter} 高高 地坐在 寶位上 對 着人類 這樣說 ，「給 你們 永遠地 
佔有 這封土 或遺氣 但 須分給 與弟兄 I 」 

說 了之氣 壯者 與老者 ，一 切的 人俱預 備與實 行工价 農 H 獲 取大地 之產口 i 紳士們 ，有 權縱 獵於森 

0 

林 

商 人搜賣 I 切百見 觝須店 鋪能％ 牧師 選其最 上之佳 I 君王以 橋椟及 大道爲 防堵之 物而且 I 
r 徵 收過路 稅之亂 是操之 於我的 。」  !  ， 

從許久 以來’ 大 地之分 給早已 實行乃 當詩人 來世以 也吁喲 巳 不能見 着什鼠 一切 都有他 們的主 


「我 眞不 i 你 的最親 愛的兒 A 是否 應該忘 記了他 i …… 」 一 天 詩人在 朱比德 寶座前 這樣抗 
議着對 他說。 

「如果 你長此 永留於 幻想之 紙大神 回答說 ，你 還有何 話說對 我不滿 i …… 當分給 大地柘 你在 
何處 w j 那時我 還在你 的旁也 詩人 I 

r 我 的眼曾 凝視過 你的顏 li 我的耳 曾聽過 你的諧 和之天 衡其諒 及我的 精‘因 曾眩惑 於你之 
光氣當 着 超衆大 地之齓 竟失卻 我的應 得部分 。 

然 則怎樣 辦奶 大神 這樣說 。我 毫不能 給你什 酌田野 、森 I 城市、 一切巳 非我初 你想 否與我 平分蒼 
元也 此地 A 蒼天是 永久開 着的呵 。 」 

3 •十 九世紀 的開始 
給 …… 

呵 ，我 的高貴 的朋却 昇 平與自 由此後 將向何 處逃嫩 前世紀 已在狂 濤暴浪 之懷中 消逝一 ^  一 個新 
的 世紀正 由戰爭 宣示我 I 

一切 民族的 關連巳 ^ 一 切老舊 制度漸 次崩毀 …… 茫茫 大西屯 不 能抑戰 爭之狂 i 尼羅 與陳老 
來因 河之大 I 毫無能 力去抵 抗她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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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想 做世界 之皇亂 兩 強國於 是交戰 t 而 L 爲了 消滅民 族的自 t 他們 手裏怒 握着刀 矛叉氣 
每個國 家都需 要黃也 如在 野蠻時 代之不 列奴思 ，法 蘭西人 曾經礮 矗 正義之 平衡架 。 

英國九 如珊瑚 之百見 以饕餮 之戰艦 雲佈大 I 且思 欲封閉 自由的 暗非特 力王國 (Amphitrit)， 
如 自己固 有之家 I 

南方之 t 仍不可 A 長走 其不倦 之道漱 他蓋 蔽着羣 I 遼遠 之四傍 …… 然而 幸福呵 ，從 來沒初 
吁 i 你 將徒然 去尋見 在大地 之各良 永 遠開着 自由底 花之鼠 在那 I 一 切 人類發 輝着靑 春之光 

一個無 終止的 世界爲 你開氛 你 的船剛 可估 量這空 剛而 t 在 這境界 I 是無位 置可以 安 插十個 
幸福 之人队 

應遠 避生命 之騷動 ，收 藏在心 I 自 由是永 居於幻 想之鲰 美麗生 存於詩 歌之裏 L 
4 德姆特 利阿斯 

爵庇 這 是俄國 大太子 殿下叫 我來找 I 離開這 裏很逮 的地丸 在他的 御座之 I 他 想念着 此 因他 
是如太 陽一屯 在他 的光輝 的兩眼 裏充滿 着周照 世界四 圍的光 剛所以 殿 下目燭 着一切 。從 
帝國最 後之各 極端都 留意春 毫不能 逃避他 的視線 之外札 
瑪 花當然 的我 感到他 的臂指 的所到 的地九 


爵庇 他 知道了 使你生 氣的高 超思亂 所以 他覺氣 在他一 方面很 生氣對 你作一 個大膽 的要札 請 
你 聽我氟 身負大 罪惡之 L 在 _ 的地九 一個 背叛氰 破壤 和背叛 了修 道的祈 氟反 叛了他 
的上免 汚辱了 你的兒 子高貴 的聲知 你失 了在他 的孩童 時代死 去的 這 無廉恥 的顆九 自 
以 爲是你 的血氣 大 帝伊凡 的兒子 P  一個  Woiwodo  人擾 亂和屯 帶了一 隊軍 I 從波 蘭來到 
我們 的邊氣 這個假 王的名 I 是他自 己創队 他擾亂 俄國 人民忠 實的心 I 並 挑撥他 們的反 
感 和叛逆 。皇上 爲了親 屬面. ^叫我 來找你 …… 你光 榮了你 的兒子 底靈和 你 將來不 必悲傷 
一個 無恥敗 俗的人 ，竊了 他的名 字在死 了之也 和生前 的膽敢 窠奪法 t 你將 高貴地 對世界 
的 人宣亂 不承認 他是你 的兒子 。你 將在 你的高 貴的心 裏永不 會延燒 着一個 外人私 生子的 
血流。 你將這 樣說氣 皇上 已等 候着你 。這 種虛 僞的假 ^ 須得 愤怒亂 
瑪花 在這 訴說極 其興奮 感動％ 已 克服了 。我聽 到你說 的是什 麽敎封 這是 可能的 i …… 化其對 
我氣 由什 麽形队 什 麽方法 可證明 ，這種 冒昧的 好險九 相 信他是 伊凡之 I 使 我時常 痛哭的 

爵庇 這 是因他 與伊凡 ，極 其相队 無意的 得到字 氣 閱兵 時看見 一個珍 貴飾； i 與平常 的有別 。而且 
他 喜歡珍 钸震動 I 
瑪花 什麼 樣的貴 重珍辦 呵 ，吿 訴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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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庇  一 個 十字氣 鑲 着九個 碧 I 他； i 這 個東私 凱爾斯 伊凡姆 斯特斯 羅 夫斯哥 (KIS  Tvau 
Mestislowskoy) 在 受洗禮 時曾在 頸上掛 I  • 

瑪花 你說什 i …… 他曾顳 示過這 個珍§  (極力 鎭靜) 但是他 是怎樣 逃出的 £ 

爵庇  一 個忠實 的僕九 他是一 個 助祭敎 士將他 在謀殺 和火燒 之中救 也 於 後祕密 送他到 斯摩連 

斯高么 

f 龙 但是他 留在什 麽地妒 他 說在那 裏一直 隱藏到 現在船 

爵庇 在住到 修道院 I 他漸漸 長大乃 連自 己也莫 明其阶 後來從 那裏一 直逃到 列來尼 、波} j 在那 
裏他 伏侍桑 杜美太 I 一直 到他自 己無意 中知道 了他自 己的來 歷的時 I 

瑪花 像這 樣奇怪 的故乳 他 能够尋 到朋免 爲了他 的利益 和血統 去冒險 & 

爵庇 呵， 皇剧波 蘭人有 的是壤 的心紙 熱 念地看 着我們 帝國的 繼統九 爲了在 我們的 邊境良 想引 
起戰氧 j 切可以 藉口阢 他們是 都好亂 

瑪花 但！^ 在莫斯 科也有 輕易相 信的九 喜歡這 種謠傳 的事實 & 

爵庇 人 民的心 是不能 說定阢 皇 ❽ •他 們喜 歡變撕 他們相 信可以 得到！ 個新 的國免 無恥 的人將 
假話 的可氣 時常放 在腦氣 奇 異的人 當爲恩 惠和信 机所以 蛊上 想你出 屯消 滅人民 的幻氣 
只有你 I 個凡纔 能如此 做到的 。只 要你 說一屯 被騙 的人將 大膽地 說你的 兒子巳 不存在 。我 


很喜歡 看 見你這 樣感動 ■我看 見了這 種羞顏 的騙假 局面使 我反心 而且高 貴 的奮够 i 紅燒着 
你的顏 t 

瑪花 但冕 在那裏 …… 請 你說來 …… 現在 在那氣 是 這個敢 冒認爲 我的兒 子的人 g 
爵庇 他 已向肴 齊尼 高前 i 他們 i 他 是從基 阿那麼 編成了 軍隊的 。而 且波 蘭的輕 便騎兵 和端地 
哥薩 騎兵在 他後面 趿着前 1 

_ 瑪花呵 ，至 上神聖 之天氚 其使 他早 日歸來 i •感朗 感朗 終於 給了我 消息與 報仇的 機會 J I 
爵庇 你 做什私 我眞 不解你 的說£ 

瑪花 呵 ，至上 威嚴 的天 A 其牽 帶他幸 ig  一 槪你乳 聖潔的 天神❿ 其譲佑 他 的軍搬 
爵庇 這是 可能的 g …… 怎樣 D 欺騙者 將使你 …… 

瑪花 他是 我的兒 I  一切這 些記先 我都認 得 。因爲 你的皇 L 恐 I 我就 曉得了 。這是 i. 他 還活劍 他 
向前 I 暴剧 下你 的寶座 I I 戰衡還 活 着烏力 克始姻 的後氣 眞的帝 I 正 統的繼 位者來 t 他 
來了 而且還 要算淸 家產的 i 
爵庇 狂婦九 你 有想過 你所說 的是什 麼話® 

瑪花 報仇 與復興 的時跖 終於臨 到他的 身上了 。蒼天 已從墳 墓的深 I 已由黑 暗引向 光明了 。妄自 
尊 大的哥 頓諾 先 我的不 共戴天 的仇人 ，現 在迫着 向我 請求恩 i 長跪 伏旬於 我的 足下了 。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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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熱烈 的籟轧 終於 實現引 
爵庇 憤恨對 於這氣 竟使你 瞎了齡 

瑪花 恐懼對 於這氣 竟使 你的总 上瞎 了酌 他想 他這樣 禮敬我 …… 我 …… 一個身 受陵辱 的被辱 
婦人 £ 要 我否認 上帝以 祌靈使 他 復活的 我的兒 子 i 對於毒 殺 我的民 族的 L 他曾 給了我 
重重 難以 形容 的痛氣 我拒 絕拯也 上帝終 於出我 於絕望 之扎在 他是有 什 麽高興 S …… ^ 
你不能 離開乳 你應該 聽我說 。我 握着 I 我將不 放卻了  I 剛卒之 ，我能 放寬了 我的心 懐了， 在 
我的 靈魂深 良許久 藏隱 的怨恨 終能够 在我的 仇人前 吐氣了 ：：： 是誰 將我 與我的 活潑靑 
春 之魄九 我的熱 烈心靈 的靈氣 投 我於生 人的邱 §! 是誰 在我 的後瓦 拿我鍾 愛的兒 子 ，送給 
毒 殺者去 戳死他 i 剛沒 有一個 人的利 A 能說 出當 我從苦 難之 中醒後 的悲氣 這樣 的漫谩 
長氣 萆星閃 耀之免 數 量着我 的淚氣 時光歲 月過到 報 仇雪恨 之日終 於到刀 我看見 我的權 
力之 偉大！ ^ 

爵庇 你以 爲蛊 上疑你 …… 

瑪花 他是在 我權力 之下了 …… 只 須我說 I  % 就能 決定他 的命運 …… 這 就是爲 什麽你 的主人 
遺了一 使者 來見我 cp I •大俄 與波蘭 的人民 ，萆 瞻着我 。如 我承 認了我 的兒子 承繼皇 t 伊凡之 
A 我將給 他於一 切榮見 帝 國是屬 於他的 。如果 我否認 孓 他將失 卻了根 t 因 爲是沒 有人會 


相信嫡 親的生 % 慘 酷被辱 的生母 ，能 與毒殺 了她的 皇室 的人和 I 去 否認她 锺愛的 嫡生兒 
子的。 這 不過只 須我說 出一% 大 家就會 把他當 一個詐 驅的人 抛棄的 …… 這不 是眞的 &這 
是 人家望 我說這 字了 …… 從實招 乳這 就是秘 對於哥 頓諾夫 所能做 到的事 1 
爵庇 這是 爲了整 個帝國 你須得 做的氣 你將從 戰爭之 慘酷災 禍裏 救出帝 i 使眞 理光 氣你自 n5 
你沒有 一些懷 疑對於 你的兒 子之死 £ 而且 你能背 了良心 去證實 i 
瑪花 我爲 了他帶 了十六 年的毛 佴 是我沒 存看 見他 之遺！ I 這因爲 信了傳 聞和我 的悲氣 以爲他 
死 L 信 了傳聞 和我的 希 ％ 我相信 現 在還生 着 。如 果因着 K 昧 的懷私 想限定 至上天 帝的權 
I 是背 敎的呀 。但是 他如不 是我心 痛的兒 A 我望 他或 者成了 報我仇 恨的兒 子。 我承認 t 我 
認 他爲繼 蒼天使 我產 生來報 仇的他 。 

爵庇可 憐的婦 W 你亂說 皇上和 卽使你 退出了 修道私 你就 會沒有 了他的 庇氣央 了躲藏 的地方 


瑪花 他 可以殺 了和我 的呼聲 能於墳 荔之 中或地 獄之夜 哀訴的 。天 帝將傳 聲世仏 這是他 能做到 
£但 是要我 說我不 願說的 私 一 些不 是他的 權力 可及的 …… 縱使 用了他 的全能 …… 他是 
失卻了 目的 m 

爵庇 這是不 是你的 最後說 節你 要好好 的想制 我不能 帶了  一個更 好的答 I 回奏 皇上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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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花 如 果他亂 其看 蒼天的 瓦如果 他能氣 其親愛 他的人 if 

爵庇 够 Y J …… 你想決 絕地不 顧你的 生命亂 你 倚靠着 將倒的 柔弱垂 i 你將和 他陷於 同一危 

瑪花 (單 獨着) 這是我 的兒子 ，我 不能 疑他不 是。 一直 到自由 的荒谟 之野蠻 流牧部 I 構 成了他 
的軍 i 高傲的 波蘭人 ，波 蘭省 長。 以他的 高貴的 女 I 爲着 高貴的 動機去 冒險氣 而我， 單獨地 
就 離捨了 私私 他的母 節當這 狂濤 暴浪衝 搣大軋 這 昏迷快 氣感 動全心 的時見 我就 單獨地 
毫不興 奢起來 g 這 是我的 兒子， 我 相信： i 我 情願信 i 我謹以 十二分 至誠來 歡迎天 帝給我 
來 i  。  丨 
這 是他卩 他與 他的軍 隊前進 氰來 拯救我 ，報 復我旧 恥裏 聽他們 的戰鼓 之聲 PJI 他們 的戰士 
喇叭 之聲剛 你 W 民衆呵 ，來 自東方 與南方 的民衆 i •其 速離 了你們 的荒良 永遠的 森林前 來 
剛％  一 切異文 異語與 異式服 裝的 民衆 pH 其速旧 你的駿 I 勁 I 與駱粑 其緊廹 團集 於你們 
的 君王旗 幟之因 齓 無數的 如大海 之狂衛 …… i •爲 什麼我 在這裏 是強壓 t 束縛 I 節制氣 
當我 正在萬 分熱望 的時紹 pr 永久 的太陽 ，你 是週遊 蒼天與 大地者 ，其如 傳達 者宣揚 我的熱 
誠願 i •而仏 瀰漫穹 蒼之大 氣， 你毫不 至被止 ，能迅 速完成 遙遠之 旅行者 ， gr I •其帶 我的熱 烈的 
祝贺同 刦我 有的不 過是祈 禱與祝 i 我能將 從我靈 魂深處 一 切燃燒 着的牠 乳 便插 翼飛上 


高无我 寄託牠 乳在 你的前 ‘如 鋼軍 之前衝  (DI> 

第 五章十 九世紀 

A 十九世 紀詩歌 
I  愛國 的詩歌 

1  安德特 (Arndt  176911860) 

十九世 紀開始 各聯邦 仍沒苻 統一， 不可一 世的拿 破崙 舉大 軍征俄 ，後 來莫斯 科被免 倉皇 
退 gj 這其虬 拿破崙 的軍隊 出入德 I 是德意 志帝國 最危險 的時代 。於 是產生 一大 羣的愛 國詩九 
安德特 就是 其中最 著名之 一。 安德特 早年 曾當過 歷史敎 I 在 | 八 o 六年乳 安德特 發表了 「時 
代的精 神」 ("older  zeit,:)  一  t 於是開 首宣队 由德 而瑞先 而奧 大利而 亂以 強烈 的情氣 
呼 出愛國 的歌# 這於近 代德國 其間是 極有 關係的 。晚 年在 佛蘭福 (Frandfort) 議 院爲議 t 在 
那 I 他與 議會一 致擁 謨普魯 士之王 爲德帝 。九 十歲週 年剛也 於是 詩人遂 長逝了 。 

祖 國之歌 

上帝 授火焰 予人亂 是毫不 想成爲 奴隸的 ，所以 給人類 之手以 刀劍 與弓氣 強壯 的勇氣 ，自 由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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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劇烈 運動 ，俾 能挺身 抗 ^ 直到血 I 直 到死匕 

我們以 是 應長保 上帝底 意志之 莊嚴了 ，此後 我們從 不爲暴 君所見 以頭顱 代他去 拼命了 ，但 有誰 
爲 了無恥 與羞辱 的起因 而戰％ 我們將 把他粉 身碎仏 他 將永不 能與日 耳曼人 同居於 日耳劐 
呵， 日耳氣 呵， 砷 聖的祖 乱 高貴 的故鄕 ，美 麗的故 i •我們 重新對 你發^ 一如 有背叛 A 將永 爲無恥 及 
放逐 的奴氣 給雀鴉 啄成粉 硝我們 到亞明 戰場先 1 們前 去復如 

一 切可以 叱責的 其盡量 如火炎 之光 輝地叱 貴 S 一 槪的人 ，日 耳曼人 前仆後 i 一切 爲國犧 i 其 
以 你的心 與舉手 向蒼天 一齊連 績相呼 喊 t 我們是 有了目 的而奪 i 

把一 切可以 _聲队 如戰鼓 及笙仏 都蠱 量的吹 打起却  •我 們願明 天前仆 後繼去 飽染鐵 4 劊子手 
之血队 法蘭西 人之血 …… 呵 ，報仇 之可愛 的日子 i •這 是給一 切 的日耳 曼人何 等溫和 的聲一 ^這是 
偉大 的事業 i 

一切 可以 飄揚 招呼的 其如旌 旗等盡 量飄揚 i 我們願 前仆後 繼鼓舞 着如英 雄之戰 g 前 i •飛揚 

^尚貴的凱旋之旌良其甯勇加入前紹我們將戰勝抑我們戰死於爲人類自由而戰的甜蜜死去之 
中  (vater 7 ndslied  1812} 

二寇那 (K oi rner  17£丨1 00 13) 


_ 爲面 s 敬友 Q K os sr 之子 一八一 三年 戰死於 加特雷 布司 CGadelbusch) 因他以 
愛 國的至 誠， 思奪敵 軍的暴 良所以 憤而投 筆從見 終於戰 死疆！ ^寇 那生平 曾作有 一名劇 Nring 
而 所作噯 國詩此 影響 尤深九 其他作 品雖無 偉大 的天才 與深刻 ，但是 有極敏 和可愛 的天免 死也 
其父爲 彼集成 一詩集 題爲 「 琴與飢 」 (Leyer  und  schwere ， 是 | 部充滿 愛 國熱誠 的詩歌 

O 

I 

类 

喚民衆 

前進呵 ， 民衆 W 自由 之光輝 之活潑 地照熥 於北九 給了 火焰之 標識刀 其以你 的鐵染 敵人之 t 前 
進啄 民衆齔 火烟已 吿訴我 們延燒 了， 收穫的 時候已 成熟了 ，收獲 的人乳 其趕快 H 作齠 惟利劍 罨我 
們 神聖禮 敬的希 A 最終 的希望 L 其審 不顧 身投於 敵人之 t 打出一 條自由 之路阳 以你 們的熱 I 
洗 遍地上 ，日 曼 ^ 之地 B 惟 有這樣 ，纔 能使 她還其 本來淸 白和堂 I — 

這 不是加 了王冕 的君 王之此 這 是十字 I 這是一 個神聖 的戰爭 n: J •暴君 將你們 一 切法！ £風俗 、道 
t 誠官 、良 心都奪 除去孓 自由 之戰氣 將把 牠們給 返了你 。日 耳曼 的老 人呼出 其戰慄 的聲皆 民衆乳 
其速 醒起來 PT I •你 的破 碎屋廬 之殘餘 痛咒強 斷你的 被辱之 女兒們 請求雪 £ 你的被 殺之兒 子們請 
求以 熱血拼 W 

其 棄了鋤 亂放 下剪刀 ，捨卻 琴氬 抛開職 工的工制 其 離了你 的鄕居 ，你的 高堂大 釦你的 旌旗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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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於 是見了 他的民 衆武裝 準備氣 因 爲你築 起了自 由之光 榮偉大 之壇良 以利劍 切碎片 而爲磚 
塊’以 死 去英雄 1 他 的基礎 剛 

其一致 請求奶 請求爲 往古美 德的恢 I 請求 爲往昔 偉大民 族的苒 私請求 爲我們 自由而 犧牲之 

殉氣 招請他 們前來 爲報仇 的及爲 神聖動 因的先 i. 魯易 士前來 圍繞我 們之旗 幟而降 S 或 特南的 

精 I 在我 們之前 ，領 導前 1 而你老 舊則盘 (Germann) 之陰氣 如其 旌旗之 飛揚在 我們行 列之間 
11• 

呵 

上天將 妨我阢 地獄是 應退卻 i •前 進呵， 勇敢的 K 衆乳 前進 i •前進 i •自由 ^ 一那裏 向我們 這樣叫 
r I 你們 的心靈 跳動色 你們的 團結力 隨着亦 強大 JJ 縱使 屍如山 積又何 關緊剧 在 最高霉 上 應豎起 
自由之 大旗劇 但是呵 ，民衆 « 當你 們紀念 過去的 光榮戰 W 不要忘 記爲了 你忠實 地而效 死的英 t 
其 一樣給 與我們 的巳死 之屍灰 的壺， 一個堂 皇連績 的王别  (Aufruf  1813) 

n 抒情詩 

海納 (Heine  1797I1S56) 

^爲_九 早 年曾習 過法氣 終因 不喜私 時 抛了正 課去學 習詩私 一八一  一七 年歌集 Buch 
der  Lieder 私 受了極 大的歡 I 海納 大槪是 少年德 意志派 中之 最大抒 情詩九 卽在德 國文學 t 


除了 MS 之 外要算 他爲第 一大詩 人了他 的詩極 其哀艷 纏綿 眞是 絕品他 的人格 與作風 極似两 
I 影 響了全 個歐亂 及 近代的 德國詩 t 他的作 aj 因當 時受了 當局的 壓也禁 止發私 所以 他憤而 
出走 外亂曾 在法度 了他半 世生氣 和雨果 、巴 爾扎克 、喬 治氣 時常 把㊉ 尤與 哥齊埃 (Gautire) 爲 
最歡也 一 八五六 年卒於 t 身 後極其 蕭氣 他的詩 集尙有 「 北海 集」 3i'Nlee,J 及 R? 
icers。 外 有三部 「旅 行記」 (Relr) 爲旅行 取隱 諸國時 的遊仏 內 容有抒 情斯 印象 
與諷剌 筆記而 t 

1 •我 再夢見 了老舊 的溫夢 …… 

我 再夢見 了老舊 的溫麥 這是 陽春五 月之一 也我們 同坐於 菩提樹 1 我們 曾互蜇 着永 相忠良 
於 是盟誓 繼着盟 A 雜 於歡免 互信 與蜜咏 你爲了 要我永 記誓一 |i 你曾輕 咬我毛 
W 你有忠 誠媚 眼的我 5i¥ 你有雪 祟齒牙 的我知 盟誓已 須實見 但是嚙 痕 卻大多 P 
2 •我 的心 . 

我的仏 我 的心是 憂鬱 PJI 然而陽 春五月 是發出 其歡樂 的光^ 在衰老 的草地 L 那 1 我靠 着菩提 

樹獨也 

在 小溪裏 流着碧 A 欣悅 而靜寂 地流氣 幼童在 孤舟之 4 吹着口 笛垂氣 
此 外別* 5 園札魟 男綠九 牧羊 、草 地與 豐札 顯示 其娛目 之幻骷 如五 光輝煌 碎 小的點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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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婦疾 走於綺 草之 J-^ 裾裙 飄如擠 房的 風輪激 起金鋼 缵的 輕紗 ，遠處 發出他 的蓊蓊 之氣庇 到我 
的耳 A 

在 老舊紫 靑古壘 之仏是 一片耕 此一 個紅衣 少年在 百步之 前走若 。 

他 戲弄着 爲陽光 之紅輝 所照耀 的 他底檢 也他 l. 预備裝 好的， 一 面把枪 背上 …… 我希望 他使我 

o 

仆龄長 眠  (Mein  Herz, g ein  Herz  ist  traurig) 

3 •寵 奈的 沙石奔 投入海 ：.… 

龍奈 的沙石 奔 投入批 這 是我與 我的幻 願時常 想念亂 微 風蕭船 游鷗畏 I 海波飄 動而發 I 

我 愛了許 多美麗 的女氣 與 許多和 好的同 A 他 們現在 在那勤 微風黹 氣海 波飄動 而發先 

(IBS  ragt  iixs  Meer  der  Rumeustein) 

m 施華朋 派詩人 
烏蘭 (Uhlandl7s7  ils62) 

烏蘭爲 施華朋 派詩人 中的中 心人私 所謂施 華朋派 者是德 國南部 施華朋 (schwabe) 的詩 
人乳有 了當代 浪漫派 愛祖國 ％ 中 世紀的 情緖之 傾向的 。此派 多詩人 ，障廟 差不多 是首領 。他 的詩 
大半是 讚美過 去德國 之光榮 ，鼓舞 德國國 人之愛 國精神 。他以 學者 的態度 去硏究 德法古 代的詩 


歌與 中世紀 的傳見 至今 尙有相 當之價 I 他所作 的詩以 敍事 詩比抒 情詩多 。喜 用民間 傳說爲 M 

私以 通俗 之言語 表現么 很受 歡机當 時稱爲 民 衆詩人 。 

埃 登夏列 的幸福  、 

在埃 登夏見 少年 的地主 ，主持 了盛大 的軍樂 之筵始 他起 立靠 着棹先 在 他的沈 醉、 喧嘩而 騷動的 
賓客 中高喊 t 「 其祝 福現在 埃登夏 列的幸 i 」 

他家裏 最老 的侍仏 這 斟酒氣 明白了 主人的 R 亂於是 遲疑 地從錦 繍之 匣表取 出了鉅 大 的晶阶 
這就 是人們 叫做埃 登夏 列的 幸福呵 。  ! 

於是地 主高喊 I r 爲這 晶钚 的光免 應盛於 汶哆紅 i 」 老侍 者戰傈 傾注氣 晶钚 發出馨 香粉氣 
的光 氣埃 登夏 列幸艏 的光芒 。 

於是地 主榣 擺着钚 齔 「這 光閃 的晶爪 是請 衆女 神給 與我的 先人： £ 在 裏面曾 這樣寫 t 」 如這 
钚不 幸堕地 ，於 I 永別了 ，呵， 埃登夏 列的幸 劂 

「 這钚兒 給了埃 登夏 列享樂 的人民 之贈你 我們 愛傾钚 狂 I 我們愛 筵會與 他的洪 I 其 互抛此 
仏埃 登夏列 的幸福 ，以祝 其 i 」 

於是 起初發 出温和 的低柔 的美滿 聲昔’ 如黃筇 之 婉轉歌 队 繼而如 豐林中 淚流 怒濤之 ml 最後 
如霹 靂之氣 這埃 登夏列 的幸鼷 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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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像 一 個勇敢 的民炎 是選定 了爲這 易碎的 晶钚 之保謎 者的， 所以 牠已 經保存 了這許 久 •其互 
楢此 i 而且還 要熱烈 地描春 因爲我 想看埃 登夏列 的幸福 之眞實 證據 阳」 

當晶杯 充滿 着酷烈 的光！ i 忽怒然 如霹 靂之聲 一 樣榣 響杯亂 而杯 D 處亦 如火焰 之延傲 當 § 
夏列的 幸福消 毀之 t 一槪來 賓都奔 逃散了 。 

火把與 利刃握 着在毛 馬蹄蹴 踏敵人 的大免 這個人 是於夜 間踰牆 進來你 受了刃 剌之氣 於是靑 
年的地 主倒地 B 他 仍握着 晶钚 在毛這 破壊了 埃登 夏列的 幸福的 。 

淸 I 衰老侍 從徬徨 於孤 寂的大 見他找 尋主人 的遺仏 他於可 怖的埃 登夏列 的幸 福破碎 殘片堆 
積中 找尋着  (Das  Gliick  vou  Edeahall) 

B 十 九世紀 的戲劇 
一  克 萊斯特 (Kleist  177711811) 

克 萊斯特 爲德國 十九世 紀最大 劇曲先 而 且亦是 當時唯 一的大 劇曲先 览氏生 於軍人 的家底 
其祖父 及父均 曾當 做軍良 克氏早 年亦曾 入軍旅 ， 但終於 無興趣 ，於 是入 佛蘭福 大學硏 究數學 、法 
象哲春 後亦 棄所屯 對 於詩歌 ，極感 深切的 趣味。 克氏 在當時 爲反對 拿破崙 唯 一 最激烈 的人， 引起 
了不 少德國 的新的 國民的 自覺“ 克氏 曾留外 國多毛 過其 浪漫與 顧沛 的生民 後在 柏林識 一婦 


人名 亨利# 彼此因 了解而 起深切 的同！ i 終於在 g 林近孤 萬湖之 A 兩人 同時情 死了 。克氏 一生 
傑作極 A 大部爲 劇曲如 Robert  Gu s- card, 史 路芬斯 坦的 家庭 (seFaimlieschrofFenfite- 
=• } 「破 瓶」 ( 0 3  Zer  brochene  Ksg,  Michael  Kchlhas,  Penthesilea,  Katchen  von  Hei- 
Ibronn) 赫德 曼之戰 (Die  Hermaslschlacht) 漢 堡公子 (Der  Prinz  von  Hamburg) 等 
漢 堡公子 

，多呋 _ 林 (看見 了公子 之後) 漢堡 公子來 1 —— 托魯氣 你 將怎樣 辦 £ 

選舉侯 (愕 然) 你從 那裏來 ，公刊 

® 公子 (前進 幾步) 從费 別靈氣 大 L 我還帶 有戰勝 留給你 I 

(他放了三個軍旗於他的足1軍官與下級軍官’騎兵各人執着一亂) 

選舉侯 (驚 奇着) 聽說 你是很 危險的 受傷了 。托魯 斯伯职 
_ 公子 (很喜 悅地) 我請 你原諒 i 
托魯 斯伯爵 天 a J 我 眞是莫 明其妙 1 

^!公 子我 的辟艮 在未 開戰以 前 ，已經 不起 y. 軍醫 把我這 手敷了  I 那 不敢當 ，你 說我是 受傷了 。 
選舉侯 那先你 是指揮 了騎 兵大隊 i 

漢偈 公子 (看 着他 的面) 我 i 當 然是朔 是不是 要我親 a 說明 £ ……我 現在把 證據 都放在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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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下 1 

選 舉侯把 他的劍 除下€ 他是 罪犯& 

大將 (立 着) 是那一 個人£ 

選舉侯 (在 旌旗 兩旁 當中前 行着) 科維抓 我歡迎 & 

啪 _ 伯爵 r 自語) 不幸咧 

科維剌 憑若上 帝說亂 我是他 們所做 不到的 …… 

選舉侯 (向 他注 視着) 你說什 £ 者 n: ! 我 們戰勝 的獲％ 是何等 零星阳 這亂這 不是 衞 隊的旗 

幟 .1 是不亂 

(他拿 着旗氣 展開 看氣) 

科維刺 大 A 7 
大將 是我 的主上 £ 

選舉侯 當然 靶 就 是在居 史塔夫 ， 亞列風 斯的王 朝， 他也是 | 樣； g。 仴是什 麼字寫 在上面 m 
大將自 邇而遠 ，自 卑而高 。 

選舉侯 這 沒有在 費別靈 一役 證實了 。(一 陣靜 肅) 

科維刺 「恐懼 地 y 我的主 h 其允 我稟吿 j 申。  \1 — \, 


選舉 侯有什 麼制 …… 拿這 一切 、旌 I 綱 I 及軍 I 掛在寺 院的柱 B 我要 拿來 當做 庚祝戰 勝的裝 
亂 (選 舉侯背 旧 驛屯 取來 往公文 開了看 t )  ， 

科維剌 「 自語) 上帝 n:J 這眞是 給人太 難受刀 ( I 陣遲 疑之也 大將兩 手執着 I 旁 的軍官 及騎兵 
亦隨 着執了 ，最後 科維剌 將放在 地上的 公子的 三面軍 t 亦取 了握氣 使成五 I) 

第一個 軍官 (走 近公主 身傍) 公屯 我請求 I 給我 你的劍 。 

啊—連 漣 (在 他的旗 旁) 鎭靜色 朋扣 

S 公子 我是 不是 發夢 P 我是不 是醒 D 我是不 是看見 P 我 是不是 沒有我 的理封 
§ 公子 ，我勸 你不要 苒說一 ^交 給了你 的劍制 
漢 堡公子 私我是 罪犯酿 
何 連出連 這 是眞輿 實實的 W 
科盧剌 你 聽見了 I I 

公子 可以曉 得是什 麽理由 § 

何 連出連 (固 執着) 現 在不能 制我們 下了命 令之氣 你參加 戰齔是 太早了 。命 令是氣 如無 命令是 
不許 亂動的 

漢堡 公子 救命呀 ，我的 朋友化 救命 n: I 我是 發狂 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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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盧剌 (制 止着) 靜劃 靜創 

公子 不朗 登堡人 是不是 打收了 i 
何 連出連 這有什 麽緊氣 應該 嚴重的 是軍也 
^公子 (悲 痛地 )阳 …… 奇刀 奇刃 
何 連出連 「 離開 了他) 你並沒 有失了 你的頭 t 
科盧刺 (亦 離開 了他) 或 者明天 也許放 你自由 I 
(選舉 侯收藏 了信& 於 是走入 軍官羣 t ) 

樓 g 公子 (解了 掛劍的 鈕子 之後) 我 的堂兄 弟弗力 特利想 在布魯 杜斯玩 j 可以 看出的 就是在 
油畫 I 他表現 着坐在 象牙椅 h 後面掛 着瑞典 I 在棹 上放着 不朗登 堡戰法 。天 pp ) •他 不能以 
爲 我是崇 拜在 劊子手 大刀； ^這 是不 可能的 。我 有着 日耳曼 老舊 的石塊 之靈先 我是 喜歡偉 
大與 柔愛^ 在這 個鎭 靜自氣 指 摘古代 的時見 牠們 佔據着 在我前 面。 他使 我痛苦 ，但 我想他 

(他 交了劍 給軍仏 於是 離去)  (Die  Prinz  von  Hamburg.) 

二 海倍爾 (Hebbell o 311s63) 


海倍爾 爲德國 近代 戲曲運 動的先 鲦亦是 十九世 紀德國 最大劇 作家之 1 海氏 生於何 魯斯坦 
竟年時 I 在艱苦 中過先 他的 自敍傳 我的兒 童時代 (MeineKindheie 曾給了 吾人不 少深痛 
的同情 。他 喜讀聖 1 在他 著作杓 又以 找出深 刻的痕 I 後 來得着 友人的 y 助， 進過海 A 堡 及明星 
大乳他 最初喜 歡作亂 後來 轉傾全 力於劇 I 他的第 |  I 尤特 (Judith) 於 一八四 | 年 扎 立了 
近代 德國戯 劇運動 的界反 厥 後得丹 麥王的 躜氣曾 遊歷法 私 意大 利等氣 他的大 部分劇 作喜以 
分 析心乳 道德 及社會 間題與 良心之 表現混 雜於一 個偉大 而象徵 的風格 t 除 Judith 爪尙有 
Genovera,  Maria  Magdalena, 「寶 石」 (Der  Di ament,  Herodes  und  Mari amne,  Agnes 

Beruaner} 「息克 斯及他 的環」 (Gygea  und  sein  sng  ) 等等最 後是他 的傑作 尼北離 景 

o  I  . 

(Nibelungen) 

亞 尼斯北 腦亞 

(甫 賴辛 進來) 亞尼斯 (前進 迎他) 你帶 了些什 麽給我 i 
哺—彌 ，降我 帶了些 你自己 想望的 東西來 L 

亞尼斯 我 自己想 望的東 不 要嘲笑 n: I •在 我後背 緊閉着 的黑暗 的大^ 你將 永不給 我開了 。 
甫賴辛 我將 把門開 L 如 果你能 答應所 要求的 si 
亞尼斯 那來 你有什 麽對我 要求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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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賴辛 我是 奉了 巴維 埃大 公之命 而來的 ( 亞尼斯 表示向 後退 ) 但 我是 誠實地 對你的 我的主 
k 此刻並 不是你 的敵人 L 
啞龙澌 不 L 我的敵 P 然 則我爲 什麽在 此地船 

甫賴辛 你崆得 處境 如何罷 。恩斯 特大 公是年 老的九 如果 上帝叫 了他先 或 者他唯 ! 的兒 不繼承 
的時： ^ 王位是 空着的 ¥亞 列不列 斯特是 永不能 去繼承 王位亂 因爲 他死心 塌地不 肯離開 
了 I 那東 你應該 捨 棄了他 It 
5 — 尼 k 我 n: I 離卻了  i •不 如自己 離配 

甫賴辛 你應該 這樣齠 相信私 相 信一個 男人 如上帝 一 仏 老早知 道了你 的命氣 還要把 命運轉 變 
過阳 我不應 該對你 不相一 ^ 如果不 關心你 的命氣 我又 何必來 到這裏 阶當然 的不一 定須要 
我臂敗 你看 見了 我不是 如何無 用的九 我 的劍是 有好些 用處队 我 將拔劍 而氣 如別 人一氣 
因 爲你使 我痛你 現 在在牢 獄裏尋 見了仏 在這 死人 的室中 ，因爲 只有我 一個九 纔能 援助： i 
但是 I 我苒 向你 i 你須得 離開了 I 

亞尼斯 你把 這爲我 冒着生 命之危 I 這可 鳞的九 救私 我應該 相信你 的好意 是 正直亂 但 是你是 
一 個堂堂 大丈先 你竟 不知旧 你所 要求阢 是否適 ^孔农不 要這说 永刹 永祝 
甫賴辛 我請求 I 不 要太過 愤急粑 不亂 這給 你是 I 個艱苦 的犧私 但 是如果 你把這 事拒絕 了， 這 


就是 你自己 —— 今 天所經 過 的事氣 你還 再遲 疑不決 £ I 將來 犧牲了 。是％ 或 者我竞 走 
了大過 我不應 走的仏 向你提 出/這 樣 的要也 憑着我 自己去 擔當危 I 
你想把 我嚇驚 1 但你對 於這事 是沒有 結果朔 (她 手靠 近棹) 我 的兩腳 雖然仍 舊鼓私 
仴我並 不是道 樣容易 受驚的 AJ 我 的上制 起初是 這些喇 W 後來是 這些浴 着 血的齓 終則是 
這 些死亂 但 是在礼 一 切 都不怕 ，雖然 是恩斯 特 大公與 強盜的 手中是 一 樣正菹 而 剛毅的 。 
(她坐 T  ) 不要 這様地 肴着 私如 果我感 着強烈 的痛& 這就是 忽然間 在我的 靈魂前 而表 
現若 杜粦 之死 G 俏是這 是 d 經 過去了 。 (她 立起) 此 後我還 能苒遇 着什麽 £ 一 個 犯大罪 
的人 ，雖 然沒布 給密判 U 定了既 J 布 上帝的 天 使愛護 良在 牢獄中 安全地 度着日 A 然而礼 
我還冇 若見過 我此 t 礼我不 能相信 。我的 丈夫曾 對他的 父親說 I 但輿 是這樣 ，眞 是死—— 
我知氣 這是不 能够的 ，完全 不能够 的， —— 如果具 死巳 惠臨門 爪審聽 我 的說氣 我永 不能再 
有所 作爲了 。 

甫賴辛 死神已 臨門爪 當你 走出去 I 她將 進來阢 我有 何話齡 她將叩 B 如我 留在此 地太久 刀你 
矜 /!: 橋邊櫊 柵亂你 界 U / 什. 一 一  I 

K 衆們 擁擠春 有些 人伸矜 兩乎向 兄钊的 注視# 腳下的 端腦！ ^但是 沒々 j 個九是 跌下 
水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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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賴辛 (以 目向她 暗示) 還沒 有一個 A I 

亞尼斯 上帝 n: J •我冇 好好的 知道你 所說的 是什麽 i  ( 甫 賴辛點 首示意 ) 但是我 犯了什 麽罪卽 
甫賴辛 破壞了 旣成法 私 分散了 父與子 ，使民 衆與王 子隔離 ，創 造了 一個使 王子不 是罪過 與淸白 
的問題 ，僅 是起 因與結 果的問 題之境 撕 這些 是說你 的審判 —— 因 爲你等 着到來 的命氣 已 
經 是從許 多年以 來 ，爲大 膽與無 可譴責 的人乳 掛 在你的 頭上了 ，而且 上帝自 己亦確 認了年 
靑的王 子曾以 旧 懇的祈 禱請乳 所以這 唯一的 ，將 臨刑 的時期 延長了 。你 戦慄 t 所以 不要苒 
長此 自尋煩 惱制如 有一個 珍石勝 過其他 I 切 的石也 在衆王 之王冕 h 發 出光私 藏若在 碳 
I 就是 剛好爲 了這鼠 延繞 着四汸 極熱烈 的情此 誘 引好人 ，如變 成在強 盜牝 殺人 及暗殺 者 
裏面的 人一# 是不 是單獨 一 個人能 不肓私 是不 是沒有 權力以 他的預 事執氣 投之 大海之 
深氐 來遏止 共同的 炎害船 這就 是你 的處氣 好好的 辨別和 想想亂 我最後 請求制 
亞尼斯 你 亦要好 好的旧 肌如果 你不以 死之外 的東西 ，來 要挾 我的龆 我決不 捨棄我 的丈夫 ，我不 
能够 亦是不 應該剛 我是不 是仍是 他的氛 如 往昔爲 妻一槪 是不是 他 娶了和 是不 是我嫁 船 
是不是 我們沒 有結亂 不 能分離 的結么 以身 體及靈 t 彼此交 給與取 得 勤 但 是我敢 擔保不 
整王釦 不 要恐队 我 所說的 ’他不 會實一 £我 從他親 □ 得 到約氟 如同給 在危極 時一個 會幻術 
的言語 一  那 是好久 以前了 ，眞 f 我已 經相信 給我沒 有什麽 用 I 但是 此刻 巳把牠 取消 I 


現在 隨你的 意思罷 

甫賴辛 這是更 不能使 你得救 i 亞 列不列 斯特大 公能將 一 槪或些 少的與 有生俱 來的君 權用來 
保 譲你仏 是可以 褫奪的 I 不過君 權是與 他不能 分離地 相連春 正如 美麗使 王子成 爲你的 
情 奴一泰 如 果他不 要幸藏 當然是 不幸的 L 可是他 是屬於 人民私 強廹着 要登 王位亂 正如 
你要 使他入 於墓墳 I i 此外有 一 使你得 救的法 A 就 是宣布 了你們 的罪惡 的結亂 卽刻逃 

亡罷！ ^ 

亞尼斯 恩斯 特大公 是何等 的仁慈 i 他不 過是要 我命罷 1 然 而你比 他更進 一步 要求和 是札是 
队我僅 能這樣 队 爲了也 好似 我從沒 生存氣 我 自己呢 ，我將 在他的 靈魂中 消滅乃 牠 將羞楚 
地沒 深愛 過我觀 我的 亞列不 列斯特 刪你的亞尼斯不認你刀剛我的上仏在我可憐貧闲中 
尋 着了幸 福財氣 柔 弱裏變 成強壯 a: I 然 而我將 這酸辛 遠離了  i 沒有一 個能阻 礙我剛 現在 
我 眞不苒 戰慄了 。 

甫賴辛 i •如 果此 刻你的 老父能 在我旁 邊贊助 我 w 他將這 樣對你 i 我 的女心 爲 什麽你 不願意 
棄卻 你沒有 答應而 是被迫 的地位 £ 因爲我 曉得這 正是你 的處衝 
g ^ 被 人強如 這 豈不是 人們來 干涉我 的恐瓜 戰慄 和遲疑 i 剛如果 你曾給 了我你 的憐仏 那 
就是因 爲你以 爲是 一樣的 1 取了 她去⑤ 不要 再使 我難免 我是無 一 些權 力的。 不， 不，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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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 強迫了 i 眞的常 第一次 他沒看 昆我 。我 卻看 見了他 的時： ^ 我就開 首愛他 1 卽刻 他亦 
愛了 私如平 1 及永遠 I 舐 我們的 見是不 會冇 止的。 所以 不要 對他有 所誣斯 我是比 在他； ^ 
更有 罪過的 W 眞札 我從來 不流露 出我所 感觭亂 或 者我對 他並未 注視遇 他亂 但是 我將在 
嬉 笑哭泣 之中 ’我 心靜寂 地悶队 發 出了祝 願之呼 聲。 PJI 我在 L 帝 及我自 己面前 慚愧良 在我 
好似我 的純潔 的血： ^注 溢若腦 中而 且我對 可憐的 泰阿伯 微笑 的答覆 。使我 爲氣仏 當晚上 
他 走近我 身傍氣 無疑札 我 亦開酋 轉 向着也 然 而這不 過如預 備上天 的人知 道他還 沒有償 
淸死 的债務 一 # 那末 當天位 對他以 極柔和 的手段 要他出 門限％ 是不是 他是被 強迫了 i 
甫賴辛 這就是 你 的最後 的話節 

( 門開 1 可以 看見 有些警 兵逗留 在門： ^埃姆 蘭進％ 他 們仍留 在門口 。 ) 

亞尼斯 (前進 ^ 他) 埃姆 蘭大九 如果我 的丈先 從 不知亂 我是 怎樣深 知 你的％ 那恭 我死了 ，你亦 
不能 生存刚 他 老早無 緣由_ 恨 I 比恨 世界上 任一個 人還要 厲氣眞 的 我可以 對他 舉了一 
個理 由出來 ，但 是道 我可不 i 如 果你是 | 個九 你試回 想你過 去現在 好似你 應該從 你的靈 
魂 深處起 了不安 i  (埃 姆蘭 無語 ) 大九 我是 不是堕 於你的 手中船 你想想 這樣毫 
無 M 備送 我到什 麽地方 去呢 ，其 給我些 少時候 ，上 帝將寬 恕你再 做過了 朱打斯 (Judas)  | 
次 ，我 自己亦 將代祈 氣 ( 埃姆蘭 無語 ) 大九這 個時見 我是 何等誠 懇來 請求你 I 正 


如冇 I 天你 哀求上 帝允許 一 個小小 的延氣 他 將答應 你如你 答應我 I i 你看 看我以 你看 
我還旧 樣年春 你許 多年媚 悅着私 其給加 一分鐘 g 你能够 拒絕我 i 我自己 不過亦 要請求 
假期妒 

甫賴辛 你請 求了也 他所 不能答 應的制 你的 僕人告 訴了： ^你 在昨天 夜裏單 獨地懺 悔 I 他都知 
道私 時候 緊急刃 此外 相信我 的話一 個黑的 如其他 的是一 樣罷了 ’ —— 但 是你其 贊同 IJ I 而 

亞尼斯 其速 遠離 開了札 誘惑割 ( 埃姆 蘭示 意警 兵進來 ，並令 近 亞尼斯 ) 快 滚開先 無廉恥 的 A I 
你想 !: 你 的大公 還不敢 揹觸 的人的 身上去 4 觸她 i 只要 如繞以 溝渠 就够了 ，那我 亦不能 
禁止朔 (她走 近門也 停 # ) 亞列不 列斯特 o: y 亞列不 列斯特 i 你將 如何的 痛苦 g: I 
晡瀨降 是亂 是亂 你以 其喜 歡以 這針剌 彼的靈 魂不如 …… 還有 時候 呢。 

亞尼—  斯你問 問也當 我已不 存在了 ’他是 不是詛 咒 土著比 傷哭死 者更甚 i 我 是知道 他的答 榎 i 
I 不 ，你不 致引你 的犧牲 者使她 自己聲 名掃地 。我 最始的 呼吸是 純潔亂 我的 最後的 亦將一 
衛 你所要 強迫的 ， 儘管 做來氣 你儘行 使你所 謂主人 的權私 我將 忍受着 。如 你有# 不久 我就 

可以 知道剛 ( 她 走進赘 兵隊中 ，甫 賴辛 及埃姆 蘭跟着 ) 

(Agnes  Bes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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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十 九世紀 的小說 
海斯 (Heyse  183011914) 

碑撕爲_ 十九世 紀最大 小說作 家之一 ，生於 一 八三 0 % 早 年曾在 柏林及 本納大 學硏究 過 
羅馬 言語思 〖在 明星 那裏與 一大羣 詩人過 了半世 的生乱 他的作 品極 A 有三十 餘大氣 其中以 
「 世界 的孩 子們」 ("die  Kinder  der  welts) 爲他長 篇大屯 但 他在德 國小說 家當中 是特異 
的一 亂 因他以 南 歐的風 味創出 了短篇 小說的 新的醴 I 以他所 最受人 歡迎亂 大 約亦是 他的短 
篇小氤 
奇 董之母 

當她 的女兒 在花園 裏正與 老婦人 一一 高談 的時仏 夜 巳到乃 於 是高聲 驚醒了 她的沈 I 過了一 
亂利 沙北利 走進來 ’ 看見了 她的母 親坐在 她的寫 字檯； li 好似 夜給了 她不意 的驚傜 窺看了 支出簿 
或往 來書 信的內 t 

「母齓 她！ i 他再寫 了一信 給我亂 1 個小 孩子將 那信帶 交了頓 娜 ，他 是在過 籬笆 時寫的 ，因 爲你 
曾允許 I 從遠 處寫 信給孤 你 對於這 信內％ 要知道 4 他說 我應該 確保他 的忠览 如 你對於 我的鍾 
愛一忠 而且只 有死之 I 氣 纔能使 我們分 IJ 


她把 信給 她的母 I 但她並 沒有去 t 「好 好的讓 我單獨 地想^ 我的女 I 她道樣 I 我還 要想想 

. 髪西 I」 

於是少 女就走 出去乃 喜 歡地自 己享受 着寶貝 的幸一 呢 老婦在 黑暗的 房裏足 足坐了 一 點氣 在黑 
暗的 思想見 沒有一 些陽光 來給她 光明之 氣她 無時不 懷疑死 者手上 的指氣 是他的 兒子安 特列亞 
嘶 當近第 一次受 洗禮的 i 放 在他指 上的是 一樣的 。或 者無 意中忽 然他失 在他人 手中呢 ，她 是更不 
相信札 這個 放在病 院屍室 的死九 胸膛現 着劍刺 的血亂 這不 是別人 也許就 是她極 鍾愛和 痛哭的 
失 去的兒 h 而這 個爲了 保障他 的生命 而殺了 他的九 就 是她許 了他以 女兒嫁 給他阶 或氣 他在幾 
屋期以 也以 定婚者 之資格 進來了 這個孤 獨的房 屋住孓 而且他 的神采 奕氣使 她想起 了他的 兒 A 
變 了同時 失去兩 個兒子 r0 此刻 她恨他 L 她詛 咒他進 來的時 I 她詛 咒她自 己的言 ui 當她 答應了 
他保謹 他的時 I 而 且在答 應中 間還加 入了虛 僞之！ mi 當警探 在她的 面前質 問的時 t 於是 在她的 
心 中懷了 這些 的詛仏 因爲在 她的腦 裏又看 見了這 無辜被 逐的誠 實面； ^她 聽見了 他的明 晰聲氣 
回 想到她 ， tj 己 的言氣 答 應了他 如慈母 之待愛 h 而且她 的女兒 在昨夜 來見： ^ 拿着他 的信說 「我 
將要死 I 母 I 如果 沒有愛 我的氣 」 她很知 道她自 己的兒 A 他 說這話 並不是 無因之 I 她 感覺了 
對於 這個兒 子是應 該從許 多年以 來 要享受 慈母之 氣如何 給與的 。對於 這頻年 悲苦浪 跡在爪 不識 
家鼠使 母親積 憂新& 使妹 妹失去 了幸福 的兄屯 是否 她應該 爲悲痛 不欲生 I 不， 這 個堅強 的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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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說 t 這是不 應該： ^我 比這裏 一切 的人 都罪也 我 是對他 的可憐 的 結果是 負了 重大 貴任札 私與 
我愚 狂之孟 弱性免 與我 的畏： ^我 的過度 的溫愛 。無 人比 我更要 懺悔的 。這 個兒 子上 帝想給 我塡補 
失去 了的兒 A 我 沒有快 樂給了 I 而 且犧牲 了我別 的孩子 單留着 我一個 人與憂 I 用 了重亟 的假 
僞 之辭去 買了％ 

「失 去的 兒子」 o er  Verloreae  sohn o 

第六 章現代 

j  蘇特曼 (sudermann  18571?) 

蘇特 曼幼年 因家境 貧寒生 活勞氣 十八 歲始往 克尼斯 堡及 柏林 大學讀 書努力 於哲學 及言語 
學 的硏免 後來在 柏林大 學卒了 業便出 來當新 聞記氣 一八七 八年憂 愁夫人 (Frak  serge) 出 I 

I  —^v  i/)sc}cl(/\y 

一躍 而成小 說大氣 後 來因努 力於劇 本的創 作， 一 八八九 年戲劇 「名春 」3i  se  Fhre 更名噪 
一氣 而蘇氏 遂爲德 國近代 最大劇 作家者 之一一 ^ 其後繼 績出了 梭東斯 之結局 (sodcm8Fude) 
「故 鄕」 (Heimat) 备 因此戚 氏獲 得世界 的榮氣 _ 氏作品 除上述 外還有 「隱 幸」 ( Ds  gsk 
in  winkel) 「蝴蝶 之戰」 (Die  sc tr metterin  gsschlacht  Johannes} 等等蘇 氏受尼 采及叔 本華的 


影 響極仏 在他 的著作 t 都容易 看 氏具 有近代 觀令 5 喜歡 硏究瓧 會問 題及婦 女間亂 可謂對 
社會 制度的 批評氣 如霍卜 特曼及 易卜生 一氣 他方 面他 極力反 對舊逍 德， 如在 f 故鄕」 裏是表 
現得 極其明 顳的 。麻 氏作 風雖屬 於 自然派 ，但 反面 仍帶着 濃厚理 想主義 的色私 與 極端自 然主義 
的 作家相 t 當然是 不同的 g 0 
弗力逞 

將軍 m 弗力 逞我的 I 現在僅 是我們 L 你老 货說罷 …… 其實 是什麽 一回 事奶 
弗力逗 沒冇什 1 父乳絕 對沒有 什剛 誰能有 什麼一 回事阳 
將軍聽 I 壓廹 與偵察 的歷 t 不過是 I 個故 事罷了 。 

弗力這 然 則怎樣 i 
將軍你 同我一 齊吸烟 S 

請 …… 或 者更好 ，如 我能 喝些水 ❶ (他急 速地飮 下兩钚 水) 

將軍 (燃 了杳烟 之後) m 弗力良 你這 樣急屯 你沒有 看見我 要對你 反對刺 
弗力逞 父鼠 怎樣 去反 對他的 兒子奶 你 如果不 相信氣 A 那 末你就 不 相信我 I 
將軍 但我們 都是軍 t 我的兒 ：.… 现 放開 這事罷 …… 我們是 …… | 對好朋 友而且 是老友 …… 
是不是 我們是 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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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力逞 當 然是剛 

將軍 當然看 見你在 這裏這 樣行動 —— 如一 個患了 幻覺病 人或 失望的 人一樣 —— 我眞 不知道 
要 怎樣辦 …… $ 我想苒 給你 I 個證 I 使你 對我有 些信得 …… 事情 並不是 這樣麻 煩會使 
有許多 經驗的 人不能 安排的 …… 所队 你在 這裏坐 一下罷 …… 你有 賭博過 i 
弗力逞 有亂 我賭 I 
將 軍你有 輸過 & 

弗力逗 沒有輸 1 還羸了 I 
將 軍那東 婦人删 …… 爲什 麼沒婦 人們船 
弗力逵 (聳 s n: J 

將 軍孩子 ，不 要這 樣倔強 …… 你以 爲我 不曉得 你有情 M …… 

弗力逼 (大 笑着 y 我有情 A 7 1 我 的上帝 cp J 

將軍你 看’我 的孩子 ， 一 年半以 前了， 有一 天你 尋了我 ，而 且對 我說你 想與亞 尼 斯訂婚 …： ■你 曉得 
我 對於亞 尼斯毫 無異論 …… 這將來 | 定是一 個 賢孝的 杜羅斯 夫 I 
弗力逞 Q: I 你相信 這樣船 

將 軍但是 你的二 十一歲 …… : I •我 的上制 …… 人 家所謂 「婦 人」 你竟沒 有這樣 的思想 …… 所 


以 我對你 說我的 孩子這 次的會 談最好 lit 隱起來 …… 尤 其是對 於亞尼 斯 一方面 …… 其照 
着你的 父親及 你的祖 父所做 過的做 去 I, I 去經驗 一 些所謂 人生的 …… 以後耽 要回氣 你沒 
有 回想到 這話& 

弗力達 是的 ，我 想到 p I 

將軍 (微 笑着) 我覺 得好亂 你 現在知 道了所 謂人生 I 

弗力逞 呵是亂 這 是別無 異議： g。 

將軍 (仍微 笑着) 或者你 沒有走 出了人 們所謂 熱情的 範亂至 少你通 沒有決 定私 這在我 是不能 
知道的 。但從 你們音 信 渺然看 屯那末 我前面 說的或 許是厲 的 …… 我們彼 此都是 大丈先 我 
是 不願意 1 你苒 有別 的勸導 。私 最夂 爲了你 的母親 …… 不要 再從 新幹起 ，這 就是我 給你的 
勸言 …… 妒現在 我們就 開始談 事情罷 …… 你知軋 郞斯奇 夫人是 個可敬 愛的婦 九 那是無 
疑私 但是 …… 

弗力逞 t _^ 突然起 H ) 父 氣 爲什 麽你講 起了郎 斯 奇夫人 I 

將軍屻 i 靜色 靜削 …… 這些事 乾人們 知道的 ’ 我一槪 都知亂 但絕對 不致使 我與你 的祕密 相混 
雜的 …… 然而 爲了那 個狂熱 情愛 的人 ，最好 靜靜罷 …… 我將 治好你 …… 你其 靜靜地 I I 

弗力逵 我很 願意來 相信仏 父親， 如果你 覺得時 候是緊 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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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钔 爲什 麽不船 

弗力逞 因爲； ：； ：此二 十四小 時 h 我將 變成一 個死人 L 
將軍 (跳起 以柃擁 抱他) 兒 w 

弗力達 父 I 我不罚 意說 些什民 我來這 I 是爲 了不聲 響地向 你吿別 。但 是你把 我的祕 密 都取去 

n 

將軍 (榮 耀自 得地) 那先 是一個 傷風敗 俗的事 p 那這 不是輿 的要 你走到 這傷風 敗俗的 事件上 
^ …… 可 咒的無 i (鎭 靜) 胄 斯奇是 不是要 和你 決鬭^ ( 弗力逞 表示他 的話是 對； g ) 
£ 是對的 …… 曉得了 …… 郞斯奇 的瞄準 是十分 精確的 ，他 的鞴 打或 者是最 厲害 的槍手 P 但 
是 你的劍 術 並不氣 怪 可憐的 …… 如何 纔能棄 而不顧 i …… 私我有 通三次 W 决鼠 其中有 
二次是 很可懊 疑的 ，钔 看看我 .：： 這麽一 回事要 怎樣氣 要 怎樣瓣 私 怪可惮 剛 
弗力送 父氣 現在這 樣的事 I 眞使 我不知 道是否 允許和 他去拚 4 
將軍 (啞 着聲昔 }我 不懂這 話的意 I 弗力 ^ 

弗力逞 那免 不要 問我罷 …… 我不 願說這 1 父親 …… 我希望 最好把 我的舌 割 1( | 陣沈肅 ) 
將軍 (將 近左％ 把門開 I 向外望 了！ 陣 又把門 關着) 現在 說出來 g  (憤 怒地) 說 …… 不然… 
，弗力 逞 在私更 無所謂 「不氣 」 父親 …… 你趕 我不良 都 是一樣 …… 


將軍 (低氣 牙齒蘸 動着) 你 是不是 使我螢 狂私 孩啊 

弗力達 (呼喊 着~ 他把我 鞭撻了 …… 從走遇 宮豸 …… I 直 到大街 h 他 把我鞭 撻如同 鞭撻 畜牲 
n  • 

一樣  ？  ？ 

將軍二 陣靜肅 之後) 你的 指揮刀 那裏去 D 我氣你 把牠剌 入了他 的身體 裏奶 ( 弗力逞 無語 i 
低 首看着 地上) 我問仏 你的指 揮刀究 1 那裏去 P 
弗力達 我 …… 沒 有了牠 …… 同 我在一 I 父亂 

將軍你 …… 沒 有了牠 …… 同你 在一塊 …… H J :,… 現在我 知道了  | 切了  .：… 是軋 那丸 當然是 
沒 有什麽 可問了 …… 而 這個災 事 …… 是 在什麽 時候發 生的£ 

弗力逞 在昨 天晚. ^ 父撕 
嬤 軍什麽 時候 S 
弗力逵 那時還 …：. 光着如 
將軍亂 g J 

彿 _ 父乳 不要笑 a: I 你其憐 惜我 E J 

將眾 你有過 憐惜我 麽 …… 你的母 親那 裹來咐 邱褢來 …… 來 …… 你看看 私 稍爲 看看你 的周圍 
^ …… 兩 世紀以 來 ，我們 杜羅斯 族人是 辛苦孓 齊集了 ，我們 把死神 與惡魔 都打倒 I 都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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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爲 了你 g:l …… 杜羅 斯族家 良都 擔在你 的兩臂 h 我的帛 …… 你 放棄乃 任 他窮跖 而且你 
還想 怨恨割 

弗力逞 親愛 的父亂 你稍爲 看看呀 …… 自 從你知 道了這 事之後 ，我 是瘦成 了極其 鎭靜了 …… 你 
所說的 ，當 然是 眞實轧 但我一 個人是 不能擔 負全部 貴任的 。你 看看， 當 我爲了 亞尼斯 來見你 
的時仏 我滿心 的愛着 t 別 的婦九 我 何嘗當 m 們是 一個什 麽人 g I 
將軍這 是我了 就 是使你 向別的 婦人前 進的人 P 

是 A 父 齓那麽 這句話 是什麽 意義船 「你 應該了 解生也 你要 爲老成 ，其去 做如你 的父親 
及你的 祖父所 做過的 一  sl 在國隊 I 到 現在也 還有人 說着你 的愛情 逸事呢 …… 他 們還說 
了最 近發生 的故事 …… 我私 在我 一方一 i 這些說 笑是不 威何等 興味私 我看 見了一 切的婦 
人都不 値得我 去犧牲 …… 這個意 A 或者是 太天炎 但是 如你將 她棄卻 ，那麽 我將靜 靜地與 

啤遐 …… 

將軍 L J •可 憐的割 止剛 

弗力達 你看 ，現 在你忽 然說孓 可 憐的事 刃 …… 父親 ，我是 一個將 死的人 ，我 來這裏 並不是 來埋怨 
I 你也 不必譴 責我呀 。 

將軍 (抱住 並撫他 的髮) 我 的孩子 …… 我 的一切 …… 我 的孩子 …… 我不 能允許 你去死 …… 我 


不願意 你去死  。 

弗力達 低聲基 低聲基 父氣不 要給母 親聽見 I 
將 軍是阢 諒我 的任也 當 不致再 這樣了 …… 現 在是什 麼一個 光最£ 

弗力逵 那天夜 裏我還 見了我 的大： ^ 

將軍 我的上 t 弗褪怎 樣說了 i 

弗力逞 省 下這些 不要說 I 父 I 自然 我卽刻 是允許 了平常 的吿假 ，等 候開 現 在有什 麽要緊 
^ …… 這巳經 是不能 再延長 時候了 …… 今 早名春 參議 們召了 | 個會 …… 問完 了我以 I 
我卽刻 離開一 ^因爲 恐怕失 了時間 。我 給了 夏拉福 一 本摩罕 默德聖 t 使我 耳被 拘留 時可以 
會 I 他不久 就可以 得來亂 
將軍但 是 爲什麽 你去請 求名春 參議£ 

弗力逼 我 應該怎 樣做了 纔對呢 ，父 i 因 爲郞斯 奇對 我的證 人宣言 說我… .： 沒有權 …… 來打氣 
將 軍我這 樣說歡 我將 殺死： i 這流阳 
弗力遑 最好 希望他 g 定照 我所說 的而& 

將 軍是札 不然是 可惡了 …… (溫 和地。 ) 而且 我還要 指示你 幾 個法子 給你現 在應用 …… 使你 
的 手鎭紙 好好睡 _ 要什此 最後你 對醫生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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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 力逞算 I 算了 I, 乂  I 現在又 何必船 
將軍 怎麼說 i 或者你 是不是 希望 郞斯$ …… 

佛力逞 郞斯奇 將感動 …… 或 者也許 確實 …… 

將軍 不幸得 I 你是 …… 你 卽 …… 

弗力逞 郞斯奇 將威動 . 或 者也許 不確實 . 

將軍 不幸得 I 你 有什麽 …… 好 好想配 

我不願 表父齓 如果 你看 了這 幕戲氟 如同嗶 的 居民在 昨天所 看見的 I 樣的話 • 
(他顫 動着) 那麼 你對 於一個 半部合 禮的死 法，^ : 不必爲 我的生 命請求 什麽了 。 

將軍 (破 碎的 聲音) 或者 …… 他們不 允許你 …… 決鬭配 

弗力達 ep I 如果 我們这 走到了 這個最 後的希 A 那 麼我們 的光& 豈 不是很 憂悶亂 父親 …… 或者 
我應到 芝加哥 去開了 1 個咖啡 宵夜 氣或拿 了你 的款 去做畜 牧的 生意亂 是這樣 S …… 你 
將這 樣做& 

將軍 (顫動 着) 我 i 

弗力逵 好呀， 說罷 …… 亂 

將軍 (全 身起 立着) E (復堕 椅上) 


弗力逞 那私 你能好 好看見 Tt 乂親 …… 從這種 態度或 旁的行 動看來 ，你 的弗 力逞是 一個 完全的 
男子 t 

將軍 (自 己沈 思着) 我的過 5? …… 我的 …… (僕 人威 廉進來 。 ) 

弗力逗 有什 麽事£ 

烕廉 g 拉福大 佐想同 你說^ | 

弗力達 (從 他面前 走過) 怎樣 引( 夏拉福 與他及 將軍在 無言中 握着毛 他注 目威 t 僕人 卽走開 
了。) 怎麼一 ^ 

是不 是你父 親都知 道了 i 

將軍 是亂 我的 親愛的 芨拉福 ，我 知道 一切了 …… 這 是已經 調和了 £ 

豆 拉福 明 天天亮 四點 半錡 的時仏 在 大操場 背後 

佛出？ I 讚揚上 帝 亂 

將軍讚 揚上帝 a:l ( 父 子互擁 抱着) 

弗力逞 (離 開他的 父親) 怎樣一 個條件 g 
g 拉」 彌十四 步依能 力前進 I 其大限 度五步 I 交互瞄 ^ :…， 

弗力逵 一直 到結局 g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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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拉福  1 苜 到結亂 

弗力達 成 我們走 制( 將軍 轉身以 雙手 掩面) 

夏拉福 (走 近他 身傍) 我的將 良我是 你的兒 子最好 的朋友 …… 

將軍 (緊握 着手) 我 多謝仏 親愛的 夏拉福 ，我 多謝你 …… 你卽刻 要走亂 是不卽 
夏拉福 不 幸得亂 我應該 卽刻屯 我的 將軍喇 

將軍 那私你 聽着罷 …… 我要與 我的兒 子接私 峡鬭 的時見 竟快要 把我們 分離了 …… 說 是自然 
的 ，是不 ㉟ …… 我的馬 車巳預 備好了 …… It 是我不 願意與 你一道 先 因爲我 不想使 我患病 
的 妻不免 其在 咖啡館 中等我 半點鐘 …… 靜些罷 。我就 要來的 。 

夏拉福 惟命是 A 我 的將妒 
將軍 現^ 裝束 好表 弗力 副 
弗力逵 巳經裝 束好一 ^父親 。 

將軍 (打開 i 換過 語氣) 是阢 孩子机 趕 快進來 亂你氣 我 的貓兒 …… 

杜羅 斯夫人 £ 原來 是夏拉 福先生 。 (他吻 伊手) 你近 來好' i 忽 然間兩 個大佐 在房裏 。這 是不是 
帶了 幸福來 i 

弗力逞 (活 潑地) 我們一 道是相 好大： ^媧娟 。 


夏拉福 眞抱慽 得 很夫人 我們在 此刻就 要走了 

杜羅 斯夫人 怎麽 i 那 末我眞 是毫 無時間 £ 現在一 切都好 好的安 排了£ …… 弗力春 我 的親愛 
的 夏拉福 你們食 些什私 好不好 …… 扶助 t 我的親 愛的利 t 
將 軍是亂 我 親愛札 正事 是正！ f 
弗力逵 (忽 然決 定) 那麽好 亂苒見 ，鴂谢 
畔晖撕 夫人 (吻 抱他) 我的 嫡小的 …… 不久 吿假氣 是不是 £ 

弗力逞 是轧媽 媽 ，在 野操以 後。 那麼 是何等 喜歡的 節日呀 …： 那麼我 們將很 快樂削 
夫人 那麽夏 拉福亦 同你一 道來私 是不是 i 
夏拉福 如 果你允 許我的 ai 夫九 

將軍 (低 聲對亞 尼斯) 你對他 說苒會 i 你將永 遠見 不到他 i 

弗力逞 (很 喜歡 地走近 她前) 親愛的 亞尼斯 n: ! (他在 她對面 注視氣 他曉 得她知 道一切 L —— 
很 溫柔墩 帶着沈 重的聲 I ) 苒會力 
亞尼斯 再會私 弗力逞 阳 
沸成喔 我愛焖 

亞尼斯 我永 遠愛你 ，如往 常一樣 ’ 弗力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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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力逞 那取我們走亂夏拉福再一^爸色再則 (他 想從右 門出) 

世羅 k 夫人 從園裏 經過罷 ，孩 子們 —— 那 樣可以 再多 見你們 一會了 • 

@ 邋是的 ， 媽 t 我們就 這樣做 ( 他和 夏拉福 從 中門走 si 在屋氣 他以 喜悅 的記先 再回視 一  ^ 
喊 I ) 苒 g I (隱約 可聽他 的聲音 。 ) K H J 

杜羅斯 夫人 (以 手寄 吻他們 並揮巾 相氣過 於怠倦 ，呼 吸爲 氣並以 手交拊 心前 澌曾 去小心 
扶： i 直至椅 I 然後走 近胸脯 俯伏 正在沈 思的 將軍旁 I ) 

多亂 我的 親愛的 ’我從 新覺得 我很暢 I 我 的上帝 ，這個 孩子眞 漂亮 W 這 樣棕色 的頭氣 這樣 
好的健 朗你 們看這 正是我 在今天 晚上所 看見的 …… 不 一樣的 東西是 不會混 錯了亂 我不 
是對 你講過 £皇 上在一 槪將軍 中行着 。而 且皇 上說 …… (更 溫和也 幸福的 微笑失 卻在遠 
處在迷 夢之中 。 ) 而且 皇上說 ……  弗力達 (Frizchep) 

二 好 卜特曼 (Hauptmann  18621?) 

好卜特 曼生於 德之西 勒西亞 ，早 年曾在 承那大 學攻 讀歷也 受 知於哲 學家赫 克爾 ，對 於雕亂 自 
幼 極感興 趣。 一八 八九年 「日出 之前」 (vor  sonnenaufgang)  ai 大 得躜氣 於是 二十七 歲的無 
名靑屯 一躍 而爲近 代大劇 家之一  了 。他 與蘇特 曼同 爲齊名 之大， 劇家 ，但 是講到 德國近 代文學 ，他 


兩人是 無不並 舉的 •但 胳氏 的聲氣 較 _ 氏爲 I 因爲胳 氏的蘸 術劁 作價良 實 起出§ 氏之上 •胳氏 
的 傑作如 「日出 之前」 「和 平節」 (se  Friedensfest)、 「孤獨 的人」 (Einsame  Menschenw 
「織 工 」 (die  Weber5 「海 狸皮」 (der  Biberpelzj 「御者 亨則爾 j  (Fahrmann  Hellschel) 象 

都 是他的 前期作 cl 思於 自然主 義一派 的戯劇 。所 描寫的 ，多 數是 人生底 醜惡與 病的現 t 而且膊 
氏 I 方面受 了時代 的影象 尤其是 易卜生 的戲齓 左拉 的小氣 與何爾 茲的徹 底自然 的理論  "所以 
描寫 得更爲 深刻沈 痛了 。游氏 後期的 傑作如 「 漢 尼列斯 的昇天 」 (Hannelea  Himmdfahrt) 、 
「 沈鐘」 (se  vesun  klne  Glock Q  ^ 「而且 琵琶跳 舞了」 (undpippatagt) 等 都可以 說卿氏 
的象 徵主義 的代表 A 但是 r 漢 尼列斯 的昇天 」 是 從自然 主義轉 到象徵 主義過 渡時期 的作口  I 
一九一 二 年好氏 曾得過 諾貝爾 的世界 文學獎 t 歐戰 時他是 一個最 愛國氣 對 於聯見 曾 宣言猛 
烈攻氣 好氏 現年六 十五氣 不獨 德國人 熱烈宽 ：歡 t 就是全 世界硏 究文藝 的靑年 ，何 嘗不 一樣讚 
美他 I 總之呢 氏 的作品 1 I 方面 把人生 醜惡暴 露無遺 ，然 而他方 面又把 一線光 明和希 望暗示 
着我机 這是他 的作品 的特色 。 

三織 H 

奇 德好斯 (榣 頭) 我眞 不知道 誰人能 安置這 些人呢 。一直 到最近 我還以 爲織 H 們都是 柔順的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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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的、 溫和的 人。 你是 不是這 樣想呢 ，特賴 西加先 n 
特 賴西加 不錯’ 他 們都是 耐勞溫 和的人 ’ 不錯’ 在先都 是平靜 、穩 重的人 ，最 少這些 人道的 夢想者 ，要 
想玩 這些把 t 那 時還差 得遠呢 。許久 許久 1 大 家都指 示出他 們是生 活在何 等可怕 的窮困 
中 1 想想私 這 些一切 圈體一 切會瓧 都是想 挽救織 H 的破 產呀 。卒之 ，織 H 都 相信了 而且得 
到圓結 的勝私 誰 人能使 他們的 思想復 歸正確 £ 現在他 們開始 1 現在他 們無停 止地呼 號 
了， 他們這 樣或那 樣都苒 不能弄 下去了 。現 在他 們只要 銀白的 麪包和 可口的 烤肉了 。(忽 然 
聽見成 千整萬 的人的 呼喝聲 。) 

奇 德好斯 從^! 上封翌 I 他們以 他們一 切的性 A 不過是 想由馴 羊 變爲輿 的餓 狼罷了 。 

特賴西 加 呀 i 從冷 靜的理 智說來 ，牧 師先 t 或 者人們 能够尋 出旁的 好方法 。這樣 一 個變動 ，我們 
的當 局無疑 地是巳 經看 見了的 。這樣 做下去 ，眞 要認爲 再不能 延長的 ，應 該做一 些事體 ，如果 
我們 的國家 H 業不 應就 此看牠 崩壌下 去的一 si 
奇 德好斯 是的， 但是爲 什麽要 這樣的 極大的 退讓呢 ，你 說說财 

特 賴西加 外 國人都 把關税 條例 築成了  一個鴻 溝來抵 制我們 。我 們在外 國最好 的市場 ，已 經給他 
們封鎖 1 而且在 國內我 們就應 受到拚 命的競 I 因爲 我們是 被抛卻 ，完 全抛 卻了 的人呀 。 
槐華 (特賴 西加的 夥計 ，蹣珊 氣 4 面色慘 4£跑 進來 P ) 我的上 帝 n: I •我的 上帝阳 


特賴面 加 ( 已 進 了客氟 想出乳 反 面很氣 I )  還有什 麽事船 
不 …… 不 …… 使我 安靜些 51 
特 賴西加 有什 麽事£ 

奇 德好斯 你使 我們驚 氣 趕快 說出來 E I 

桷華 (還 沒有 定好神 氣) 但 I 使我安 靜些 ljl i? 這樣一 個的事 ii …… 當局 …… n: J 他們眞 過了一 
個 好時日 阳 

特 賴西加 但 I 眞 遇了韌 你說的 是誰人 身上的 事情阶 是 不是有 誰掉斷 了頸船 
槐華 (幾 乎要免 縮 着身體 高喊) 他們以 車翰輾 死了莫 力此葉 1 而且搜 索警良 他們以 車輪 輾死 
了  一個警 氣沒有 軍帽的 …… 指 揮刀打 不碎的 …… 

特 賴西加 槐華 你或者 是發痕 了罷。 

奇 德好斯 但是 這是革 命了刪 

槐華 (坐 在椅上 全身顫 動而戰 傈) 我 的上東 這具瘦 成重大 的事情 J J 我 的上東 這眞 變成 重大的 
事情 Jp I 

特 賴西加 但是通 通警 察不 能給我 …… 

愧華 我 的上氚 這眞變 成重大 的事情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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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賴 西加 n: I •不 要苒 說氣 槐象眞 是 千響雷 i 

特賴西 加夫人 (與 牧師夫 人自客 廳出) £這 眞是 反叛％ 威 I 把我可 愛而美 麗的夜 會都弄 g 
1 現在 奇德 好斯夫 人想回 家去呢 。 

奇德好 斯夫人 我的 親愛的 特賴西 加夫九 或者 今天最 好是 …… 

特賴西 加夫人 但是 ，威 良你應 該更啻 勇地同 他們商 發罷。 

特賴 西加 那剛你 去同他 們說罷 。你 去跑 你去龆 (在牧 師面前 停止着 忽然地 ) 我 是不是 一個暴 
君 i 我是不 是一個 劊子手 船 

戡者 (來 到) 夫人 我把馬 配好了 。敎 師先生 ，佐治 . 及沙 洛已經 在車子 I 如果 事情是 弄壊了 ，我 
們 就可以 馬 上動身 

特賴西 加夫人 但 I 誰 人能够 把事情 弄壤了 S 

約翰 我 當然更 不知歡 這不過 這樣說 說罷了 。萆 衆不斷 地增加 着。 他們 巳經把 警長及 一個警 察正 
刑兀  丨 
槐華 這已 變成很 嚴重刃 我的 上帝粑 這巳 變成 很嚴重 J J 

特賴西 加夫人 (漸 次恐慌 着) 那麽 事情將 到了什 麽田地 i 這 些人們 要什麽 i 他 們不能 打我們 

，  ?• 

罷約翰 


約翰 夫 A 他們 中間有 着不少 的可怕 的暴徒 mg ( 

_ 這已 變成很 嚴重的 11 個重大 的恐懼 阳 
特 賴西加 蠢東 私靜 些齠是 不是通 通的門 戶都堵 塞了船 

奇 德好斯 其 允許我 …… 其 允許我 …… 我想 了一個 辦法了 …… 其允許 我。 ( 對 St 說 ) 他們所 
要求 的究竟 是什麼 £ 

約翰 (難 爲着) 這些糊 塗的九 他們 想加些 H 錢呢。 

奇 德好斯 好制 …… 我 要出先 盡些我 的責也 我將 極正 經地同 這些人 t 
約翰 牧師先 I 牧 師先也 算了亂 一切勸 說都是 不 中用的 。 

奇 德好斯 親愛的 特賴西 加先屯 我還有 j 句 對你^ | 我 請你叫 這人來 我 出了門 I 卽刻 開回先 
奇德好 斯夫人 n: j 你贳要 這 樣做免 約瑟 i 

奇 德好斯 我要這 樣 I 我要 這樣做 ，我 知道我 要做的 是什酌 你 不要他 上帝所 保謎孤 (奇 德好斯 
夫人與 他握手 後’ 卽後 退拭淚 。在 此咏沈 重 與連績 的聲甘 ，從 廣大 的羣衆 中發出 。) 

我一 定要做 —— 我要做 到如同 返家的 一 樣鎭靜 。然 而我 要看我 的聖職 的作用 是不是 ： •… 
這些人 們對於 我的敬 禮 ，是不 是仍然 …… 然而 我願意 去看看 。(取 帽及 手杖) 前進％ 上帝 
保佑 剛 ( 與特 賴西加 、槐華 、約 翰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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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德好 斯夫人 我 親愛的 特賴西 加夫人 (她 流着氣 前吻伊 ) 只 要他 們不要 有什麽 不幸 JJ I 

特賴西 加夫人 (似 好要走 的樣子 ) 我不知 I 夫 L 在我 好像是 …… 我不 知我感 覺到什 私 伲是 
他是不 能當作 一 個可能 的上帝 。如眞 是這樣 …… 這正好 似財富 就是罪 過一！ I 你看 ，夫九 如 
他人 對我這 樣說成 我情願 在我淸 貧之氣 I 直到 最後私 

奇德 好斯夫 人我的 親愛的 特賴西 加夫九 沒有一 種環境 是沒有 失望與 痛苦队 

. — _ -  -  ， 

特賴西 加夫人 不錯 ，不錯 ， 這就 是剛 好如我 所說的 。而且 ，因 爲我 們比他 們富有 …… n: I •我 的上氚 然 
而 我們並 不是偸 竊來的 n: I 一 切都是 用了公 正的方 i  1 文 一文賺 進來私 他 們這樣 要從道 
樣 跌到赤 貧是不 允許的 A 這是 不是我 的丈夫 的過先 如 果事情 眞弄到 這樣糟 奶 (從 深良 
發出喧 嚣模糊 的聲昔 。當 她們互 相驚惶 注視氣 特賴 西加急 遽地上 m0 ) 

特 賴西加 I 队把你 臂上帶 的東西 ，都取 下來齓 趕快 到車裏 t 我卽 刻就 随你來 。(他 走 近保險 箱 
將 各種重 要珍寶 取出) 

約翰 (回 來了 )  一 切都 預備好 I 但 I 趕快氣 趁後門 還沒有 推開私 

特賴西 加夫人 (倉皇 氣 提住馭 者) 約 I 我 的好的 ，我 的勇 敢的約 翰’救 救我爪 我的 最好的 P 翰救 
救我 的孩子 1剛剛 

特 賴西加 不要囉 I 放 了約翰 i 


. M 夫九 夫人 ，好 好放心 i •我們 的馬是 很好軋 是沒 有人能 近及亂 如 有誰攔 4 我 .將 打殺 t  (出 
去) 

奇德好 斯夫人 (驚 恐錯 亂) 但 是我的 丈夫船 但是 …… 但 是我的 丈夫奶 但 I 特賴西 加先生 ，我的 
丈夫 £  « 

特 賴西加 奇德好 斯夫九 他 還好呀 。 你放心 亂他還 好呢。 

奇德 好斯夫 A 他當然 遇到了 不幸了 。不 過你 不說出 來罷乃 你 不說出 來罷兀 

特 賴西加 叩 •算 了亂 他將 後悔的 ，我老 早知道 了是」 個 什麼把 1 1 個從來 未聞 厚顏 的橫表 始終 
是 要得到 譴責的 ，一 個虐 待牧師 的區艮 討厭屻 一羣 瘋紙 不過 這樣罷 L 一 羣癲 了的歡 亂應 
該這樣 對他亂 ( 向 茫然若 失的特 賴西加 夫人說 ) 但 是走亂 行呀。 (推 門之 聲可以 聽見) 
你 沒有聽 見了麻 i 這 班流氓 眞是 發瘋了 。(聽 見地下 窗上坡 璃爲石 子繫碎 之聲) 這 些野獸 
連血 都變過 了 。我們 W 沒 有什麼 可留齓 我們應 該逃避 。(聽 見 大衆萆 呼之象 ) 移計 槐華出 
來 a: I 夥計 ® 出來妒 

特賴西 加夫人 槐象 槐象 他們喊 着槐華 g 

槐華 夂急 速上場 W 特賴西 加先生 ，後門 已 有人了 。大門 只可以 支持三 分 I 辙工 維特希 用力榣 

一個狂 人 用廐捅 亂揞 一樣 (叫 喊之聲 從遠而 近漸次 明晰) 夥計槐 華出來 n: I 夥訐 槐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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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喇 ( 特賴西 加夫九 趕快 逃走， 如有人 近着她 1 1 奇德好 斯夫人 跟着 t 兩人同 出。 ) 

槐華 傾耳而 i 面變^ 他明白 了叫喊 的意也 卽刻 覺得異 常恐； i 他以 急迫 的音調 說了下 列的氣 
雜以流 I 戰氣哀 求 、痛哭 。同 時他以 孩性 的阿也 使特賴 西加屈 從撫慰 於 他的手 及兩紙 並吻 
他手， 然後 緊抱着 如將溺 死者之 人一紙 動 作拘束 地失望 地拖住 I 
叩 •我 親愛的 ，我 的好的 ， 我的 最好的 特賴西 加先生 ，不 要棄 卻了我 I 個人 ，我是 始終對 你極忠 
赞服 務的人 ， 我也曾 好好待 過他乳 但是我 不能苒 給一 個超過 確定數 目的工 I 不要 棄卻私 
他 們要來 殺死免 如果 他們尋 着了私 他們將 把我毆 殺 。呀我 的上帝 大人刪 我的上 帝大人 妒 
我的妻 H: I 我的 孩子們 op  1 …… 

特 賴西加 (離開 ，最 後決 定使 槐華 脫險) 至九使 我 比較自 由些氣 不 幸的九 這事 將和平 了結亂 一 
切將 了結的 。 ( 與槐 華同出 ) 

一老織 H  (到 來) 不， 不好 好的使 我靜些 i •他 們在 底下開 首破壤 東西了 。 PJJ 眞發疯 了 i •這 對於你 
是沒 有什麼 意思的 。結 果是會 變成一 個狡猾 的事 件呢。 那些冷 血的九 一直到 現在沒 有和別 
的一樣 1 我 對於這 樣一個 亂行破 壊的參 加的人 ，是 記着亂 

(埃觚 北齓維 特希持 着木一 j 背姆及 一大 羣老的 少的織 H 趕來， 如進 求什麼 一氣模 糊地啞 
聲喊 I) 


埃加 他從那 裏走了 i 
北加 那個 劊子手 那裏去 D 
背姆 如 果我們 能够炱 你去炱 木片私 
維特希 如果 我們能 尋捉了 I 我們 把他 吊起來 。 

笵 一個靑 年織 H 我們把 他的兩 腳 吊起屯 由窗 子裏抛 到路上 A 他永遠 留在那 I 
第二個 靑年織 H  (來 到) 壤傢队 他 們都逃 走光了 。 

1 槪的織 H 是那 個人刪 
二個織 H 特 賴西加 。 

北加 槐華也 逃了& 

呼聲 去 找槐割 去找槐 j 

背姆 找氣 找我們 矮小的 _罷* 那 裏有一 個織 工要鲩 死了。 (大 笑) 

埃加 而且如 果我們 找不到 t 這個 禽獸特 賴西加 …… 他將來 一定 窮队 
背姆 好 I 等他窮 到如 敎堂 裏的老 鼠一歡 應該要 使他职 ( 一 槪織 H 急速 地走到 客廳的 門前以 
便大家 搶取) 

北加 (先私 回 1 制止 着其 他的織 H) 停汩聽 我說劂 我們在 此完束 了之 氣那 是眞的 開首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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